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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香港研究评审委员会优配研究金项目?（编号１６６４２５１６）的研究成果承蒙梵
文专家麦文彪博士拨冗慨助

!

本文所涉及的梵文文本提供语言学分析二位匿名评审对文

章的批评建议和资料使得论点更加
"

特此一?致谢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
设治新证

唐　立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提要

本文利用《元史》一方立於１４６１年《教谕康公墓?》的新出

墓?碑刻其他汉文及傣文史料探讨自１２６０年至１３８１年蒙元对云

南边境金齿和百夷政区统控模式的演变另外也检讨统控模式的变

迁如何影响土酋既有势力的格局尤其是对１３世纪百夷新兴的影响

加以考证本文提出５个论点首先蒙元通过恢复被废黜段氏的

权威设置段氏总管获得故大理国边境的政区其次蒙元沿着

大理国时期既有的交通路瞃从滇西延伸向伊洛瓦底江上游及澜沧

江流域等地区推进第三行省?取直接军事?领的模式统控边

境对金齿百夷土酋的统治主要是
!

军事服务要求段氏及归附土

酋充当导以及与缅国交往的中介第四１２８６至１２８７年间设置征

缅行中书省驱逐伊洛瓦底江上游的缅国势力但１３０３年罢征缅行

中书省撤走驻军之後１３２７１３３１年蒙元任命百夷和蒲蛮土酋
!

土官包括段氏在
#

的云南土官才逐渐成
!

统控边境政区的主要力

量麓川路百夷土官在此历史背景下趁势崛起第五援引１３４１年

一位
#

地人受任八百等处宣慰司官吏的事例提出云南行书省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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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总管通过提供底层吏员充实金齿百夷蒲蛮等土官行政能力

的观点

关键词段氏总管征缅行中书省八百等处宣慰司麓川路百

夷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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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２５３１２５４年蒙元军征服大理国（９３７１２５３）在滇中引发一连串重大

变化对云南边境政区影响也不少①　在尚未完全控制云贵高原上故大理国

核心地带之前蒙元就对东南亚大陆发动征战征滇最初目的是建起一个进

攻南宋的桥头堡但最终结果是将故大理国的领土变成云南等处行中书省

?
!

明代地方行政奠定基础②　云南行省如何统控边境土酋是史家一直重视

的问题史卫民和李治安的研究已经指出蒙元前期统控边境以军政机构的宣

慰司
!

主对宣慰司的性质和阶段性的特徵进行分析和分类③　陆韧在此基

础之上检讨至元十五年到元末 （１２７８１３６７）云南行省边境政区在１３２７

１３３１年之间蒙元重组八百等处宣慰司和银沙罗等处宣慰司④　陆韧的研究

表明１３２７１３３１年是统控金齿百夷蒲蛮等土官的转变时期本文在此基

础上针对蒙元统控云南边境政区具体探讨两个问题自１２６０年至１３８１

年蒙元统控边境政区的模式呈现明显的时空差??非一成不变如下所

述元世祖用兵缅国之际对金齿百夷蒲蛮地区主要施行军政统治在

$

多政区?取直接军事?领的模式大德七年（１３０３）罢征缅分省之後蒙

元逐渐改
%

统控边境政区的模式本文考证的第一个问题———统控模式的变

迁包括１３２７１３３１年的关键时段在
#

另一个问题是统控政区模式的变迁如

何影响金齿百夷蒲蛮等土酋既有势力的格局尤其是对所谓?百夷之盠

现?的影响

云南百夷地区的历史历来设在中国史变迁的
&

络中由於族群的分?和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３

①

②

③

④

蒙元对云南的统治 （自１２５３年至１３８１）比南宋灭亡早２６年比明朝建立 （１３６８）晚１４
年总共持续１２７年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设於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其时大理亡国已逾２０年该行省的设立标
?原大理国的统控政区成

!

一个省参见《元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卷６１
〈地理四〉这比明朝１４１３年在贵州建省早１３７年
关於元代行政制度参见史卫民〈元朝前期的宣抚司与宣慰司〉《元史论丛》（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５辑页５０７５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天
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周振鹤主编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
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张金铣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合
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参见陆韧〈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页２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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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徵百夷的历史是否也应置於东南亚史的框架中本文试图从中国史

和东南亚史两个领域加以分析所谓?百夷之盠现?具体指在１３１４世纪的

泰国老挝缅甸云南等地傣人陆续建立大小政权骤然登上历史舞台

的现象在东南亚大陆历史上百夷的新兴早被视
!

重要题目史家将１２００

１３５１年傣人势力崛起的时期称
!

?傣人（百夷）的世纪?⑤　１３世纪柬埔

寨
'

哥开始
(

落１２８０年代以後缅国蒲甘王朝又遭蒙元入侵傣人势力趁

机崛起在云南和东南亚各地建立规模较大的政权其中包括泰国北部的

兰纳联盟（１３世纪末建立）位於其南的素可泰王国（１２５７年建立）云南

德宏州勐卯思氏王朝 （麓川土官 ）泰国中部的阿瑜陀耶王国 （１３５１年建

立）老挝北部眘勃拉邦的南掌国 （Ｌａｎｓａｎｇ牞１３５３年建立 ）⑥　关於云南

从大德五年（１３０１）赴滇任官的李京在《云南志略》中纪
)

滇边境中百夷势

力之
"

大曰?西南之蛮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概相

同?⑦　除
*

明百夷分?广泛以外也注意到统一性蒙元征滇之後边境

政区百夷土酋骤然出现可见新兴百夷势力明确跨越现代国境 ?百夷之

盠?此一题目应置於中国史和东南亚史的大背景中探讨

除《元史》元代汉文及傣文史料以外本文还利用一方立於天顺五年

（１４６１）的新出墓?碑刻———《教谕康公墓? 》来探讨上述两个问题

《教谕康公墓?》是首次揭示边境官署官员细节的史料
!

解云南行省统

４ 唐　立

⑤

⑥

⑦

关於?傣人（百夷）的世纪?牗ＡＴａｉＣｅｎｔｕｒｙ牞１２００１３５１牘参见ＤａｖｉｄＷｙａｔｔ牞Ｔｈａｉｌａｎｄ牶
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牗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牶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８４牘牞２４６０．
到１４世纪初百夷统治了湄公河中上游以南奔牗Ｌａｍｐｈｕｎ牘

!

中心的骇黎朋猜国

牗Ｈａｒｉｐｕｎｊａｙａ牘以及湄南河（又译?昭披耶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在彼百夷与孟族
及高棉族混居差不多在袭掠缅国的同时百夷开始攻击

'

哥王朝的首府早在１２９７
年以百夷

!

主的势力摧
+

了柬埔寨平原上的村寨而百夷势力对
'

哥的入侵也在１３５１
年大城府 （Ａｙｕｔｔｈａｙａ）成立後不断升级参见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牞Ｖｉｃｔｏｒ牞Ｓｔｒａｎｇ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牶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牞８００～１８３０牞Ｖｏｌ．１牶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２００３牘牞２４１２４２．有关早期傣族动

,

及其文化参见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牗２００３牘牞２４０２４２牷ＤａｖｉｄＷｙａｔｔ牞Ｔｈａｉｌａｎｄ牶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牗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牶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８４牘牞２４６０牷Ｇ．Ｈ．Ｌｕｃｅ牞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ｙａｍｉｎＢｕｒｍ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ｉａ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６牶２牗１９５８牘牶１２３２１４牷以及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ＯＣｏｎｎｏｒ牞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ａｔｅｓ牶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牞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４牶４牗１９９５牘牞９８２９８３．
参见李京《云南志略 》 载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

)

校订 《云南史料丛

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３卷页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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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边境政区的具体影响提供实证⑧　该墓?记载一位人称 ?康 ?的
#

地人

（墓主先祖）在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左右获授?八百宣慰司宣慰名职?此人

原本居住在大理城附近的赵州（今凤仪镇）在当地海拔１９００米的高原上

可以避免感染疟疾然而由於公务在身康每年约四月有馀必须冒险深入

位於今泰国北部的八百等处宣慰司管辖区域在有碍健康的气候中任职据

中国疟疾传
*

接触雾气瘴气或瘟疫性蒸汽会导致死亡因此康的职务

任期有季节性所谓?因避眕瘴冬任夏回 ?⑨　 ?八百 ?是中国对由孟莱

王（１２５９１３１１在位）在今泰国北部之兰纳区域建立的百夷势力（又称?八百

媳妇国?）的称呼瑏瑠　像康这般远自华北陕西的
#

地人能
-

成
!

土官

属於特例康大致在１３４１至１３４６年间在任然而无任何汉文或傣文史料提

及此人瑏瑡　安排非土著官员在百夷土官施政这一史实显示出蒙元在东南亚

大陆发挥着更
!

长久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传统认知中短暂而徒劳的军事行

动与康经历类似的人物在边境政区供职效命的事实引发新的问题即蒙

元是否确实促使了百夷势力骤然登上历史舞台

１３世纪蒙元征滇之後百夷势力开始对柬埔寨
'

哥王朝和缅国蒲甘朝

造成压力然而过去的研究弱化了蒙元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对大越陈朝

（１２２５１４００）和缅国征战的失败致使历史学家认
!

蒙元入侵对东南亚本土

历史进程的影响有限不过从汉文和傣文的史料来看蒙元统控边境政区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５

⑧

⑨

瑏瑠

瑏瑡

蒙元及明朝初期称?土官?而在清朝被广泛使用的?土司?一词最早见於《明世宗实

)

》《世宗实
)

》中自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至嘉靖四十五年 （１５６６）有１０条语
例参见罗中罗维庆〈制度与符号流变中清代土司制度的多样性发展〉《清史

论丛》第３２辑２０１６年页７８及戴
.

新 〈读毛奇龄 《蛮司合志 》序 〉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遵义师范学院土司文化研究中心编《第五
/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

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遵义遵义海龙屯文化遗
0

管理局２０１５）页５４
５８但上述?土司?语例均不在云南
《教谕康公墓?》刊行版本参见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香港香港科技

大学华南研究中心２０１３）页２０３２０５
有关孟莱王的生平记

)

本文主要参考 ＦｏｏｎＭｉｎｇＬｉｅｗＨｅｒｒｅｓ（刘奋明 ） Ｖｏｌｋｅｒ
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ｙａｎｄＡｒｏｏｎｒｕｔＷｉｃｈｉｅｎｋｅｅｏ牞ＬａｎＮａ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ｉｎｏＴａ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ａｎｄ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牗１３ｔｈｔｏ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牘牗Ｂａｎｇｋｏｋ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牞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牞２００８牘牞５３盰解２０３
当时兰纳国的首领韩部牗Ｐｈａｙｕ牞１３３７／１３３８１３５５在位 ）以八百宣慰司土官的身份出现在
《元史》至正六年 （１３４６）十二月甲午的一则记载中参见 《元史 》卷４１ 〈本
纪〉〈顺帝四〉页８７６

Ｃ
Ｍ
Ｙ
Ｋ



模式的变迁对於麓川土官 （勐卯思氏王朝 ）等百夷土酋之盠现起推动作

用瑏瑢　本文旨在透过考证统控边境政区模式的变迁阐释蒙元设置的政区对

１３１４世纪云南和东南亚历史的影响

一天顺五年《教谕康公墓?》的文本

《教谕康公墓?》的释文载於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中瑏瑣　其

发现和出版的情癋如下

２００４年康的後裔在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芝华村蛇山的自家旱田上发

现这则墓?２０１３年刊行的墓?版本是以本村村民马存兆在墓碑被发掘时

所制的
)

文
!

基础笔者於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前往实地考察利用现已
1

立展示

的墓碑对刊行的墓?进行校勘?观察到少数差?造成差?的原因在於

（一）最初２００４年
)

文的错误 （二 ）在文字
)

入和校对过程中出现的错

误（三）墓碑在２０１１年左右被
1

立在发掘地展示之前曾对碑体少数官名

的汉字进行重刻管此种差??未对被记
)

下来的史实证据造成影响但

笔者通过对２００４年马存兆的原始
)

文 （现由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教授保

管）２０１３年的刊行版本及现立墓碑文字三者之间进行比较在本文中给出

修订版的墓?转写

《教谕康公墓?》的墓主
!

康好谦墓?正面以汉字记
)

自康以下其

先祖的简历蘑菇型的墓首有５个ｂīｊａ（意
!

种子）梵文围绕着正文上方的

汉文标题?教谕康公墓志?反面刻有梵文Ｕｓ
·　
ｎ
·　
īｓ
·　
ａｖｉｊａｙａｄｈāｒａｎ

·　
ī汉意

!

?佛

顶尊胜陀罗尼?是一则自８世纪以来在佛教盛行的亚洲广
!

传习的与佛

教丧葬仪式有关的大乘法典在墓?背面用城文ｎāｇａｒī字体（１８行）写成的

６ 唐　立

瑏瑢

瑏瑣

麓川土官管辖广大包括云南西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以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

!

中心的今缅甸北部掸邦克钦等地区

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页２０３２０６该碑文集收
)

１０４方碑刻均
!

凤仪镇的

学者马存兆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教授和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合作下收集?

转
)

其中
$

多从未发表过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在广州南沙和香港清水湾两处

的职员负责碑刻文本的编辑和输入工作２０１３年以《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

题单卷本

的形式出版此批碑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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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尼牗ｄｈāｒａｎ
·　
ī牘便是献给墓主康好谦且底部以汉文列有家庭成员的名

字瑏瑤　康的後人在蘑菇型墓首和反面左右两侧边缘处曾作粘合处理导致

顶端一行梵文文字和两侧一些字母的佚失  ?佛顶尊胜陀罗尼

牗Ｕｓ
·　
ｎ
·　
īｓ
·　
ａｖｉｊａｙａｄｈāｒａｎ

·　
ī牘?

!

一个不书写日期的宗教文本而?不翻译墓?正面

汉文
#

容瑏瑥　陀罗尼和咒牗ｍａｎｔｒａ牘仅有以梵文书写时才被认
!

有效因
!

在

翻译中会丧失效力事实上也很有可能是由於此原因云南尚未发现过陀罗尼

的汉文译本在接近金齿百夷蒲蛮势力的腾来凤山出土１２至１４世纪

以悉昙牗ｓｉｄｄｈａｍāｔｒ
·　
ｋā或ｓｉｄｄｈａｍ牘文字在骨灰?盖

#

侧刻写的密宗法咒瑏瑦　从

墓?背面梵文的第十三行中嵌入的１２个汉字 ?追
!

显考康公讳赐好谦神

主?可以确认康好谦的受供奉者身份进一步证实此?佛顶尊胜陀罗尼?

文本与墓?正面汉文
#

容记
)

的逝者相匹配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７

瑏瑤

瑏瑥

瑏瑦

京都大学副教授麦文彪博士牗ＢｉｌｌＭａｋ牘已确认该铭文是一种 ?介於悉昙ｓｉｄｄｈａｍāｔｒ
·　
ｋā

牗ｓｉｄｄｈａｍ牘和城体 ｎāｇａｒī之间所展现特徵更接近於後者 ?的中间过渡形式管
ＯｓｋａｒｖｏｎＨｉｎüｂｅｒ牞ＴｗｏＤｈａｒａｎｉ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ｏｍｂｓａｔＤａｌｉ牗Ｙｕｎｎａｎ牘牞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Ｓｉａ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７７牶１牗１９８９牘牶５５５９．判定此类型的文字属於悉昙字体但麦博士指出其母音
符号与?ａ??ｉ?等字母显示出一些来自城体的影响 （?非天城体 ｄｅｖａｎāｇａｒī）此
外他指出明代初期使用城体?不令人意外因

!

在元明时期中国其他地区所见的梵文

铭文均
!

兰札文ｒａｊａｎａ牗ｌａｎｔｓａ牘或城体而不是ｓｉｄｄｈｍāｔｒ
·　
ｋā宋朝到访中国的印度僧

2

所使用的是城体文字而非唐代时所流行的ｓｉｄｄｈｍāｔｒ
·　
ｋā文字大理国

3

廷画家张胜
4

於

１１８０年完成的《梵像卷》中包括大理文吏用城体誊写的两份梵文文本即 《多心经
幢》和《护国经幢》详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故

3

博

物院１９８２）页１２１墓?背面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牗Ｕｓ
·　
ｎ
·　
īｓ
·　
ａｖｉｊａｙａｄｈāｒａｎ

·　
ī牘?遵循元明

时期传统的梵文正字法上述解释以麦博士於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０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所作题

!

?云南地区的梵文碑刻及手稿一个初步调查?之讲座及同年８月３１日与９月
１日的电邮

#

容
!

基础

一般梵文墓?无纪日期据麦博士在一封於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发出的电邮他迄今
!

止在

云南或东亚其他地域所见的梵文材料中未看到任何有关日期的记载

该法咒牗ｍａｎｔｒａ牘很可能是用来防止恶灵进入骨灰?任教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
研究所时的同僚高岛淳教授拨冗慨助在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３日发出的一封电邮中向我提供了
一份转写草稿而该铭文的照片则发表於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语言文化研

究编《图
*

アジア文字入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２００５）页４０又虑及原文
中的拼写错误麦博士另外提供了原文校正及译文如次转写 ?ｏ爞ｖｉｓｐｈｕｒａｄａｋｓ

·　
ａ

ｖａｊｒａｐａ爞ｃａｒａｈū爞ｐｈａｔ
·　
?校正牶?ｏ爞ｖｉｓｐｈｕｒａｄｒａｋｓ

·　
ａｖａｊｒａｐａ爞ｊａｒａｈū爞ｐｈａｔ

·　
?翻译牶?Ｏ爞牎Ｐｒｏｔｅｃｔ

ｂｙｄａｒｔｉｎｇａｓｕｎｄｅｒ牎Ｏｈ牞ｔｈ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Ｎｅｔ牗ｖａｊｒａｐａｊａｒａ金刚网牘牎Ｈū爞牎Ｐｈａｔ
·
牎?麦博士在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９日发出的电邮中提出这或许和 ＶａｊｒａｐａｊａｒａＴａｎｔｒａ有关有时译
!

?Ｉ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ｂｌｅＴｅｎｔＴａｎ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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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段氏的门客康及其子嗣未能被《元史》记
)

下来?不出奇现

存文献仅简短地描述其盓出庇护者段氏家族在蒙元时期的活动而不讲述康

氏此种新兴移民家族的事矦记
)

有关当地历史珍贵资讯的碑刻常见於明朝

以前的史料中例如爨龙
5

（３８６４４６）是一方豪
"

东
.

和刘宋朝廷均任

命他
!

甯州建宁郡（今云南东部曲靖市）太守而爨龙
5

碑便是唯一记载其

政治生涯的史料而一般传世文献?未记载爨龙
5

其人或碑刻所载的职官经

历瑏瑧　包括《大理丛书金石篇》在
#

的宋元碑刻记载有独家资料史家
6

不

会因
!

缺少佐证而质疑其
#

容的真实性同样也?无理由怀疑墓?
#

容的真

实性瑏瑨　该墓?文的格式与大理地区其他１５世纪中叶的墓?类似尤其是在

对女性後代及其联姻情癋的记
)

手法上此外墓?中出现的地名也可以通

过其他文献资料加以验证

二效命於段氏的康氏子弟

康的个案提供了一个段氏
!

云南行省边境金齿百夷以及蒲蛮土官官

署供给官员的例子管《教谕康公墓?》的主人是康的重孙康好谦康

好谦在洪武二十七年 （１３９４）後才出仕但墓?追溯从康定居赵州 （约

１３４１年）开始的康氏家族历史其中关於康氏子嗣连续三代在当地供职效力

的经历加
"

了笔者对於行省统控边境土官署模式的理解

墓?原文有关康及其三代後人官署职业生涯的部份
#

容如下

教谕康公讳赐字好谦先祖康乃陕西巩昌瑏瑩　人氏前元至

８ 唐　立

瑏瑧

瑏瑨

瑏瑩

鶨山智史〈刘宋?爨龙
5

碑?からみた南中大姓爨氏〉载气贺泽保则编《云南の

7

史と文化とその风土》（东京勉诚出版社 ２０１７）页５９８２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湖南永顺举行?第六

/

中国土司制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的拙

论中探讨墓?的
#

容?无与会者对其史料价值表示担忧有关此会议论文的正式发

表版本参见唐立〈元代八百媳妇宣慰司使是否汉族〉《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

１９辑２０１７年页１５１９
墓?碑刻作?

.

昌?然而马存兆《大理凤仪古碑文集》及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教授所

持有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均作?巩昌 ?按元明之世巩昌府属陕西省辖参见谭其骧

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２）页１７１８５６６０清代时
改属甘肃省管辖根据署期同治三年（１８６４）九月的《康氏牒谱世系纪略碑记》康
原籍陕西奉命镇抚段氏?积功官至宣慰使碑记原文参见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

碑文集》页２１０２１１关於蒙元派遣康镇抚段氏的
*

法是基於其後人１９世纪提供
的资讯?未出现在１４６１年的墓?原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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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年始以?衣征南至大理遂瑐瑠　居?平音瑐瑡　段氏赐地授以八百

宣慰司宣慰名职因避眕瘴冬任夏回瑐瑢　室娶杨氏生男伯仁

伯惠伯仁授以儒职教授训诲段氏子弟伯惠授庆甸县主簿今

改顺宁是也伯仁娶瑐瑣　李氏生男曰仲义曰孟礼女曰妙秀仲

义任腾路知事孟礼瑐瑤　授军职万
!

瑐瑥　女妙秀嫔於百夫长王瑐瑦　仲

仁子孙见任太和千
!

所百
!

仲义娶杨氏生男长曰好谦次曰

榆城海生女六人曰桓曰贵曰满瑐瑧　曰息曰寿曰锦皆

嫔巨族或仕县尹瑐瑨　佐
"

瑐瑩　之职好谦天资纯笃早岁勤学幸际

圣朝克复云南混一区宇旁求俊
#

洪武甲戌瑑瑠　大理府通判赵

公
#

良以明经举送赴部 翰林院试中除授本府赵州儒学训导

三度瑑瑡　荣归复任本学……

墓?证明康及其三位後裔均曾在蒙元管治下的白夷和蒲蛮政区任

职也证实康氏官职委任与段氏总管存在着紧密的联首先康氏的成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９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墓?碑刻及２００４年
)

文作?遂?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作?逐?

墓?碑刻作?焉平章?２００４年
)

文作?? （雁 ）平音 ?笔者於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２日初访
时马存兆曾提到在古白 （音 Ｂａｉ）语中 ?? （雁 ）平音 ?意

!

?岩石下的平

地?而当地现名
!

?太平场?又据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第２０３页注３的解
释相传此一大片称

!

??（雁 ）平音 ?的土地原
!

段氏所有属於 ?赵州治所信苴

城?也正是因
!

这个原因所以墓?才专门记载康的居所是由段氏赠予

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作?日?墓?碑刻作?回?

墓?碑刻作?娶?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作?取?

墓?碑刻作?礼?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作?礼?

?军职万
8

?可能
!

?军民万
8

府?之讹

墓?碑刻作?主?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作?王?

墓?碑刻及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均作 ?满 ?但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作

?遪?

墓?碑刻及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均作 ?尹 ?但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作

?眧?

墓?碑刻作?
9

?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作 ?位 ?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作

?扈?

墓?碑刻及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均作 ?戌 ?但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作

?戊?

墓?碑刻作 ?度 ?但马存兆２００４年
)

文及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均作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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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赖於段氏的慷慨馈赠段氏在已有势力据点———赵州划赠土地予康

其地就在华藏寺范围之
#

或与之毗邻而华藏寺在蒙元时代与段氏

的宗教和政治权力息息相关原位於芝华村的华藏寺在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的征战中
+

於明军之手此事件本身是明朝抹杀大理精英文化遗

存的首要证明瑑瑢　马存兆认
!

墓?出土的蛇山就是当年段氏赠予康之

??平音?的一部份作
!

大理国时期的一个佛教中心华藏寺得到信奉

阿釺黎（梵语āｃāｒｙａ）佛教世代以国师身份侍奉大理国王的董氏家族的

庇护瑑瑣　而赵州精英的赵氏家族拥有自家大寺———相国寺相国寺的地

理位置靠近普和普和
!

大理国时期天水郡 （即後来的赵州 ）郡治所

在瑑瑤　在赵氏董氏等大族保护下的寺庙被明军摧
+

之後明朝将位於赵

州盆地中部的遍知寺改造成新的宗教中心瑑瑥　居所的毗邻反映出康氏和段

氏之间联的紧密

其次上述四位康氏子弟 （康康伯惠康仲义康孟礼 ）的官职

应当由段氏安排康次子伯惠曾任庆甸县主簿而其长孙仲义 （长子康

伯仁之子）曾任腾路知事庆甸即是较
!"

大的蒲蛮势力直到泰定年

间（１３２４１３２７）才归顺蒙元据明代陈循等纂修的 《寰宇通志 》〈顺宁府

建置沿革〉?蛮名庆甸?蒲蛮所居之地汉唐以前不通中国凭恃

险固虽蒙氏段氏之
"

亦不能制元泰定间始从抚谕後置顺宁府?瑑瑦　

１０ 唐　立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根据董贤作於永乐十九年七月十五 （１４２１年８月１２日 ）的 《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 》
蒙元时期将 ?钱唐印造三乘大藏?存放在华藏寺正是由当时的赵州知州段信苴祥安

排而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华藏寺被
+

後又於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开始建造法藏
寺参见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页４４４５书中

)

文云 ?钱塘 ?现存

北汤天法藏寺原碑（笔者曾於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实地考察）作?钱唐?
署期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六月上浣的《董氏本音图略

:

》记
)

从南诏国时期至天顺五

年 （１４６１）世代
!

国师的董氏家族的历史参见马存兆编《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

页９４９９
《元史》卷６１〈地理四〉〈赵州〉页１４８１
一方署期万三十二年正月十五 （１６０４年８月１４日 ）的墓?

#

容涉及遍知寺的翻新改

造当中提到一位来自大理感通寺名
!

印玄的僧
2

在明代初期重建遍知寺明朝

!

此授予印玄一方僧官印以识其功参见马存兆编 《大理凤仪古碑文集 》页

２４４
陈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６８影印本）卷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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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腾尚未设置卫所（卫所１４００年以後才设立）瑑瑧　因此在康伯惠和康

仲义任职的新征政区施政主要群体是蒲蛮等非汉族群瑑瑨　康的孙子康孟

礼出任?军职万
8

?（应
!

?军民万
8

府?）驻地不详但应
!

非汉族

群地区对文书的熟悉流利是负责行政沟通的首要条件也是康氏子弟成
!

受欢迎的官吏候选人的原因之一

在此需要特
;*

明的是康次子伯惠任庆甸县主簿佐证蒙元设置蒲

蛮土官政区虽然蒙元在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早已招抚部份蒲蛮如《招

捕总
)

》所记 ?林场蒲人阿礼阿怜叔阿朗及阿蒙子雄黑 皆
!

行省招

出?瑑瑩　但蒲蛮多不服从经常有对蒙元敌对的行
!

 被视
!

?蒲贼?投

降也似乎仅
!

暂时的妥协手段《招捕总
)

》就曾记载

延五年（１３１８）永昌南窝蒲贼阿都
$

阿艮等作乱烧劫

百姓杀镇将 夺驿马云南省遣参政汪中奉右丞朵尔只讨之自

八月至明年五月破其寨栅杀人甚
$

贼走箐楼阿艮降馀不

可得以天热回军其枯柯甸甸庆甸等皆降愿岁纳 千

所瑒瑠　

据《元史·泰定纪》?云南庆甸酋阿你
!

寇?瑒瑡　延五年蒲蛮在枯柯

甸庆甸等地的投降未能持续多久较大的蒲蛮政区到泰定四年 （１３２８）冬

月辛卯才能实现?云南蒲蛮来附置顺宁府宝通府庆甸县?瑒瑢　至顺

二年五月癸巳（１３３１年６月２４日）云南威楚路管辖的蛮猛吾来朝贡置?散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１１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至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怒江的主要渡口潞江坝被麓川宣慰司的百夷势力所控制因
此明朝对於怒江以西腾等地的统治大致从１４００年以後才开始关於麓川宣慰司陈
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１１３〈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 〈潞江安抚司〉 ?元至
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始附置柔远路军民总管府以怒江

!

属甸後
!

麓川宣慰司所

据国朝洪武三十一年 （１３９８）
#

附三十五年 （１４０２）置潞江长官司永乐九年
（１４１１）升

!

安抚司?参见罗勇〈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保山学院学

报》２０１５年第４期页１１１２
关於蒲蛮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牞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ｉＰｏ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１３ｔｈａｎｄ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牶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牞Ｔｈｅ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ＴōｙōＢｕｎｋｏ５８牗２０００牘牶６０
６３
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

)

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２卷页６２６
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

)

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２卷页６２７
《元史》卷３０〈本纪〉〈泰定帝二〉页６７８
《元史》卷３０〈本纪〉〈泰定帝二〉页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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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及土官三十三所皆赐金银符 ?瑒瑣　蒙元建立置顺宁府宝通府庆甸

县应该如《元史》所言就在１３２８年初康伯惠任庆甸县主簿之时蒲蛮已归

附三四十年之久

第三段氏青睐康的原因或许与墓?中??衣?有关在被蒙元征服

及随後参与征金战役的过程中华北许多家庭成
!

?根
<

人?或与蒙古人

通过ｈｕｊａａｒ（与成吉思汗後裔之间的历史渊源 ）联起来瑒瑤　如果康的

??衣?状态包括ｈｕｊａａｒ的身份段氏重用康很可能就是
!

在聘请民政与

军政官员时优先考虑根
<

人一事上与蒙元习惯做法保持一致

第四段氏将教育家门子弟的重任交给康的长子伯仁除反映两家关

非常紧密以外也证明得益於家学的熟悉流利的文书工作对康氏子弟

的官吏生涯有很大帮助

第五墓?以硈扬的态度记
:

康的女性後裔在婚配上的成功墓?
!

康仲义六女嫁入显宦之家喝彩甚至载有夫婿的官职所谓?皆嫔巨族或

仕县尹佐
9

之职?还自豪地提到伯仁长女妙秀的後世子孙任?太和千
8

所百
8

?滇西明代早期墓?习惯记
)

墓主女儿及孙女名讳且骄傲地特
;

提及出身显赫的夫婿瑒瑥　女性家族成员的姻亲关显示康氏家族声望与日俱

增同时反映出康氏在赵州以外的人
&

联而子女後代的成功也证明康氏

通过与段氏建立纽带关迅速提升家族地位在短短数代之间即由侨寓家族

一跃成
!

当地豪
"



三康等
!

地人任职於边境土官政区

《教谕康公墓?》纪
)

康任职於八百宣慰司据《元史》其前身在

泰定四年（１３２７）设置称蒙庆宣慰司至至正二年 （１３４２）被罢另外

在至顺二年（１３３１）设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经过行政调整复立於

至正六年十二月（１３４７年２月 ）此则墓?记载的康出仕八百宣慰司的经

历显示蒙元向百夷土官官署输送工作人员以便施政的事实有助於深化对

１２ 唐　立

瑒瑣
瑒瑤

瑒瑥

《元史》卷３５〈本纪〉〈文宗四〉页７８５
ＷａｎｇＪｉｎｐｉｎ牞Ｃｌｅｒｇｙ牞Ｋｉｎｓｈｉｐ牞ａｎｄＣｌｏｕｔｉｎ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ｈａａｎｘｉ牞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３牶２牗２０１６牘牶２０７．
从永乐十四年（１４１６）到弘治三年（１４９０）的墓?均记载墓主女儿和孙女与显宦之家的
婚配关参见杨世钰张树芳编 《大理丛书金石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３）卷１０页３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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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边境土官政区的理解有重要历史意义本节除检讨康与其任职的八百

宣慰司以外还对与康有类似经历情癋的三个案例作对比分析

在具体考证康个案之前必须率先解?宣慰司?的不同含义?宣

慰司?
!

土官的最高级
;

官府在明清时代起协助朝廷控制西南地区的作

用然而?宣慰司?在蒙元时期有着更广泛的功能

陆韧在此前史卫民和李治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

调宣慰司作
!

军事?

领单位在蒙元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及之後扮演的角色将宣慰司分
!

四类

首先是於１２６２１２６４年间在中国北部设置的监管世袭将领监司的宣慰司第

二类设置於１２６４１２７８年目的是
!

管理长江以南原南宋境
#

?领地区的军事

官署第三类设置於１２７８１３６７年作
!

府万
8

府和行中书省之间行政管理

媒介的普遍宣慰司１２７８１３６７年在边疆设置的第四类除普通宣慰司职能以

外还起到军政作用的宣慰司瑒瑦　

宣慰司的长官同时亦兼都元帅之职过往的研究大多忽视云南宣慰司具

有军事管治代理机构和土官行政管理机构的双重性质据《元史·百官志》

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於下郡县

有请则
!

达於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
!

元帅府其

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瑒瑧　在兼任都

元帅的大理宣慰司长官中有一位蒙古人还有一位段氏成员此种由本地

统治者和蒙古人共同执行的军事管理直到蒙元灭亡之前都流行於云南行

省瑒瑨　

蒙庆宣慰司和八百等处宣慰司均有军事作用两位宣慰使司秩从二品

宣慰司原额官吏１２名但蒙庆宣慰司仅６位２位宣慰使１位同知１位副

使１位经历以及１位都事瑒瑩　本文归类整理１３２７１３４７的二十年间蒙庆宣慰

司都元帅和司
#

土官任命的情癋?标出曾任宣慰使和都元帅的土官（见附

表１）《元史》省略蒙古宣慰使的姓名管按照推测确曾应该有蒙古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１３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陆韧〈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页２５２７
《元史》卷９１〈百官志〉页２３０８
陆韧〈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页２８而ＦｏｏｎＭｉｎｇＬｉｅｗＨｅｒｒｅｓ牗刘奋明牘牞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ｗｂｏｓｋｙ
ａｎｄＲｅｎｏｏＷｉｃｈａｓｉｎ牞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ＳｉｐｓòｎｇＰａｎｎａ牶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ＴａｉＬüＫｉｎｇｄｏｍ
Ｔｗｅｌｆｔｈｔｏ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牗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牶ＭｅｋｏｎｇＰｒｅｓｓ牞２０１２牘未提到蒙元时代的兰纳境

#

也存在联合管治

《元史》卷９１〈百官志〉页２３０８２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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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任职表中提到１３２７年有一位称
!

?米德?的人（族属不明）获招谕
!

同知宣慰司事副元帅蒙元旨在利用米德辅佐土官宣慰司都元帅招南通

牗ＣａｏＮａｍＴｈｕａｍ牞１３２８年卒 ）同时亦
!

孟莱牗Ｍａｎｇｒａｉ牘王朝的统治者之

一蒙元
!

稳定治理通过任命招南通之子招三斤
!

木安府知府任命其侄

混盆瑓瑠　
!

孟盓府知府显然蒙元任命官员之时考虑到本地势力瑓瑡　 《元

史》中有关八百等处宣慰司的最後一条资料是记
)

该司於至正六年十二月甲

午（１３４７年２月１日）?复立?由此可知该司很可能在１３３１１３４７年间一度裁

撤蒙庆宣慰司和八百等处宣慰司位於泰国北部的兰纳联盟政权范围
#

所

以宣慰司的创立裁撤?复立?揭示该司之非永久性也反映出兰纳不同

区域之间关的不稳定性

虽然兰纳的名称最早出现於小９１５年（１５５３）的一方碑刻中瑓瑢　但史家

一般将其起源追溯到１３世纪通过对泰文编年史的仔细解读泰国史家逐步

达成共识认
!

兰纳联盟在１３１１１３４０年间分裂
!

两股互相竞
=

的势力一在

东北部（清莱／清盛地区 ）另一个在西南部 （清迈／南奔地区）昭练

（ＣａｏＳａｅｎＰｈｕ１３３４年卒 ）一位居住东北势力中心的孟莱王朝的统治

者於１３２９年３月３日在湄公河西岸筑成清盛城清盛城之意
!

?国王 Ｓａｅｎ

［Ｐｈｕ］的王城?该城的大小与孟莱国王於１２９６年修筑的清迈城大致相

近瑓瑣　如果昭练在１３３１年６月２０日被任命
!

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後驻守清盛

新城瑓瑤　则蒙庆宣慰司都元帅不可能用将１３２７年仍未建成的?王城?用作治

１４ 唐　立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ＦｏｏｎＭｉｎｇＬｉｅｗＨｅｒｒｅｓ牗刘奋明牘牞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ｗｂｏｓｋｙａｎｄＲｅｎｏｏＷｉｃｈａｓｉｎ牞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
ＳｉｐｓòｎｇＰａｎｎａ未考证混盆的身份?混?可能是Ｋｈｕｎ１的音译
《元史》和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的相关记

:

存在差?据 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招南通
在１３２４年被流放到景栋牗ＣｈｉａｎｇＴｕｎｇ牘而此时在他被任命

!

蒙庆宣慰司都元帅的三年

前详参 ＤａｖｉｄＫ．ＷｙａｔｔａｎｄＡｒｏｏｎｒｕｔＷｉｃｈｉｅｎｋｅｅｏ牞ｔｒａｎｓ．Ｔｈｅ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牗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牶ＳｉｌｋｗｏｒｍＢｏｏｋｓ牞１９９５牘牞５６５７．
该碑刻称

!

?清萨寺碑文 牗ＷａｔＣｈｉａｎｇＳａ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牘?１９４０４１年泰国兵自老挝搬到清
莱参见 ＨａｎｓＰｅｎｔｈ牞Ｔｈｅ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ｎｙｍＬａｎＮａ牞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ｉａ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６８牶１牗１９８０牘牶１２８．
ＦｏｏｎＭｉｎｇＬｉｅｗＨｅｒｒｅｓ牗刘奋明牘牞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ｗｂｏｓｋｙａｎｄＲｅｎｏｏＷｉｃｈａｓｉｎ牞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
ＳｉｐｓòｎｇＰａｎｎａ牞４３４４牞５３．
根据ＤａｖｉｄＫ．ＷｙａｔｔａｎｄＡｒｏｏｎｒｕｔＷｉｃｈｉｅｎｋｅｅｏ牞Ｔｈｅ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牞５７６０．ＣａｏＳａｅｎ
Ｐｈｕ任命其子管理清迈?於１３２７１３２９年间修筑清盛城ＣａｏＳａｅｎＰｈｕ後於１３３６年左右
死在清盛

Ｃ
Ｍ
Ｙ
Ｋ



所因此其必定在
;

处瑓瑥　另外１３３１年在清盛的范围
#

亦设置蒙庆甸军民

府和者瞃军民府如果将?者瞃?当作傣文词 Ｃｅ３Ｓｎ１牗Ｓａｅｎ牘的音译意

!

清（Ｓａｅｎ）之城镇则此词可能指 ?王城 ?或清盛的另一座城市兰

纳联盟东北部的权力中心对於蒙元而言无疑即
!

《元史·百官志》之?远

服?的特例也正是设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之处蒙元之所以会选择清盛

地区或许是由於东北部地区的战略位置清盛可以通向泰国和老挝北部

而且能
-!

操控兰纳西南势力中心提供基地在西１３３１年６月２０日任命土官

官衔中有?八百?两字（见附表１）此?八百?可能指?国王Ｓａｅｎ犤Ｐｈｕ犦的

王城?而 ?等处 ?则包括兰纳东北部势力范围
#

清盛地区和木安府 （清

孔）的其他城池孟秚（清迈）以及位於今清迈府孟范和孟秚之间的孟盓

牗ＭüａｎｇＣａｅＳａｋ牘（见附表１）瑓瑦　

《元史》未记
)

孟秚路军民总官府的具体方位其长官官阶至从三品

高於者瞃和蒙庆甸其他两个清盛官署长官（俱
!

从四品）由此可见孟秚路

军民总官府在兰纳西南部的重要性蒙元将兰纳西南部视
!

统治族群傣润

牗ＴａｉＹｕａｎ牘的基地土官的品级体现出兰纳地区实权政治中的上下等级明

朝起初於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起一度延用孟秚路军民总官府後来又裁

撤瑓瑧　

对蒙元而言?八百等处?区域
#

的土酋情癋直到１３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才显

得清晰明此时其土酋向朝廷请求庇护即《元史·泰定纪》?八百媳妇

蛮请官守?瑓瑨　有关当地实权政治的新谘询使得蒙元於１３２７至１３３１年间在四

个战略位置设立土官即清盛清迈清孔和 ＭüａｎｇＣａｅＳａｋ除八百等处

宣慰司以外其他在１３３０年代所任之百夷土官後来也均发展成
!

较大规模的

政权例如麓川路的第一任土官即勐卯思氏王朝的先驱於１３３０１３３１年亦

接受蒙元任命而老告军民总管府设於至元四年八月甲申 （１３３８年９月６

日）?老告?仅在《元史》中出现过一次瑓瑩　很可能指老挝北部眘勃拉邦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１５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ＦｏｏｎＭｉｎｇＬｉｅｗＨｅｒｒｅｓ牗刘奋明牘牞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ｙａｎｄＡｒｏｏｎｒｕｔＷｉｃｈｉｅｎｋｅｅｏ牞ＬａｎＮａ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牞８６．认

!

蒙庆就是清盛

关於地名的辨识参见 ＦｏｏｎＭｉｎｇＬｉｅｗＨｅｒｒｅｓ牗刘奋明牘牞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ｙａｎｄＡｒｏｏｎｒｕｔ
Ｗｉｃｈｉｅｎｋｅｅｏ牞ＬａｎＮａ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牞５２５３．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卷４６〈地理志〉页１１９２?又有孟绢路元
元统元年置属八百宣慰司洪武十五年三月

!

府後废?

《元史》卷３０〈本纪〉〈泰定帝二〉页６８２
?（至元四年八月）甲申云南老告土官八那遣癙那赛?象马来朝

!

立老告军民总管

府?参见《元史》卷３９〈本纪〉〈顺帝二〉页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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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掌国（Ｌａｎｓａｎｇ）明朝更名
!

老挝至此蒙元通过土官统控着从伊

洛瓦底江到湄公河的百夷土酋的
>

大部分

陆韧提出至顺三年（１３３１）蒙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银沙罗等处宣慰

使司合?
!

八百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据《元史·泰定纪》银沙罗甸等

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置於天二年二月乙卯（１３２９年３月２８日）瑔瑠　?且蒙元

在银沙罗甸?来贡方物 ?１２日之後建立瑔瑡　可见蒙元对此地的重视之深

《元史·地理志》对於银沙罗等处宣慰司的位置?无明确记载但据陆韧

银沙罗甸位於今云南临沧市沧源县银沙罗等处宣慰使司辖境包括今缅甸南

垒河以南的景栋地区泰国北部清莱府和清迈府等地瑔瑢　关於合?之事

《元史·文宗纪》载

［至顺二年五月］己丑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

昭练
%

宣慰使都元帅又置临（江）［安］元江等处宣慰司兼军万

!

［府］孟定路孟秚路?
%

军民总管府秩从三品者瞃蒙

庆甸银沙罗等甸?
%

军民府秩从四品孟?孟广者样等甸

?设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瑔瑣　

从文法来看??
!

?两字指 ?合?
!

一军民总管府／军民府／军民长官

司?或者指 ?各
;

均成
!

军民总管府／军民府／军民长官司 ?不完全清

楚者瞃军民府和蒙庆甸军民府隶属於八百等宣慰司都元帅府的解释合理

但关於位於临沧市沧源县的银沙罗甸军民府是否也隶属於八百等宣慰司都元

帅府有旁证史料则可以加
"*

服力无论如何从上文可以确认１３２７１３３１

年之间在自今云南临沧市至泰国北部之广袤区域中蒙元对於百夷土酋进行

过一次政区的调整

回来探讨康?宣慰名职?的问题康在八百等处宣慰司中到底负责

何种职责除墓?以外《元史》和其他史料均未提及此职掌
*

明?宣慰

１６ 唐　立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元史》卷３３〈本纪〉〈文宗二〉页７３１
《元史》卷３３〈本纪〉〈文宗二〉〈天二年二月乙卯〉条?云南行省蒙通蒙
算甸土官阿三木开南土官哀放八百媳妇金齿九十九洞银沙罗甸咸来贡方

物?页７３０
陆韧〈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页３１３２
《元史》卷３５〈本纪〉〈文宗四〉页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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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职?在当时可能仅由低级文员或编外临时人员充任如此看来康在

?八百等处?宣慰司中所任之?宣慰名职?可能也仅
!

一个低级甚至无品级

的官衔季节性地 （?冬任夏回 ?）在 ?八百等处 ?官署处理一般文书工

作在冬天或乾季上任以降低感染疟疾或其他疾病（?眕瘴?）的几率

土官要求吏员熟悉汉文以便与行省沟通政务而康应该具备一定的教育

程度因其长子曾?授以儒职教授训诲段氏子弟?如《元史·百官志》

所载蒙庆宣慰司下属有经历和都事也可能是无品级的文吏墓?记述康

氏子弟世代均在滇出任此类职务康次子任庆甸县主簿长孙则
!

腾路

知事

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１３２０１３２２年成书）提供的资料

估计无品级文吏占蒙元时期文官数量的１５７％瑔瑤　 《元史·仁宗纪 》记

载延六年十二月甲子（１３２０年１月２４日）?省云南大理大小彻里等地

同知相副官及儒学蒙古教授等官百二十四员 ?瑔瑥　康可能就是在此种

人员规模中任职如果段氏承担着
!

土官提供文员的义务则很可能会从与

自己关紧密的家族中挑选合适的人选至正年间（１３４１１３６７）段氏总管

从昆明的梁王处获得自治权利康子孙的个案表明当时段氏也许负责向

行省边境土官官署输送文吏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外地和本地人任职土官政区的例子非仅康氏一族元代

史料中亦载有情形类似的３个案例可供对比分析

第一例
!#

地人王长卿据苏天爵（１２９４１３５４）撰《故梧州幕府王长卿

墓?铭 》王长卿至二十多岁 ?概然思树功名於世将
!

远?以广其见

闻遂涉关陕西至巴蜀南抵六诏览观山河之雄壮?在滇镇蛮宣慰都元

师等高官重视其才屡次授权佐治官吏瑔瑦　大德元年（１２９７）正月授将仕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１７

瑔瑤

瑔瑥
瑔瑦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ＥｎｄｉｃｏｔｔＷｅｓｔ牞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牶Ｌｏ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牞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牞１９８９牘牞１３．
《元史》卷２９〈本纪〉〈仁宗纪〉页５９３
?君讳士元字长卿……年二十馀慨然思树功名於世将

!

远?以广其见闻遂涉关

陕西至巴蜀南抵六诏览观山河之雄壮其志愈振而不少衰镇蛮宣尉都元师奇其

才辟署
!

掾君不乐?之去徐州诸部宣抚司闻其名复罗致之不敢以曹属御之

也因喜以
!

知己因留居焉叙州僻在遐荒蛮民甫定事多无法君稍
!

疏栉滞务

$

口咸誉之由是声名益盛云南行台御史荐君
!

之佐远方征戍军士岁有衣粮之给

朝廷虑或侵渔常命御史察之时永昌军士当给积年之盐米若干偶御史缺员命君代

行有司不敢
!

癚军士大和 ?参见苏天爵 《滋溪文稿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７）卷１９〈碑?〉〈故梧州幕府王长卿墓?铭〉页１２１４１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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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郎（散官名号）任金齿地区茫施路军民总管经历在任期间王长卿有

政声成绩累累包括利用土官资源重建龙江驿以便通?西天缅国?的路

瞃在大理金齿及镇南地区成功招谕官方无法控制的 ?诸蛮 ?等 《墓?

铭》中描述具体情癋

洞譙歹难作乱行省平章征之道出永昌其民遮平章言愿

留君以相府事平章以其事闻寻授将仕佐郎茫施路军民总管经

历大德元年正月也龙江驿者西天缅国所经焉或请合於腾

府而山路崎岖三百馀里马不能驰络绎死於道民甚苦之君

请复置驿於其所行省是其
&

仍檄土官修治之
%

经久计云南

左丞尤以君
%

可用擢置掾曹檄至茫施而军民固请留之竟不果

行大理金齿及镇南诸蛮更相雠杀招谕者数不听或以君荐

遂往谕之彼皆交欢如初行省上其劳君感瘴疠移疾出六

诏瑔瑧　

管政声如此之高但由於王长卿染疟疾终於还是离开云南

第二例
!

你出公据《元史·泰定纪 》泰定四年 （１３２７）你出公曾以

同知乌撒宣慰司事转任新设的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其政绩包括将称谓米德的

土酋?招谕?任命
!

副元帅瑔瑨　此案例可以确认包括康在
#

有两个外

地人曾任职於蒙庆宣慰司

第三例
!

云南人王惠（１３２２）在现存所有案例中王惠是行省任

命最早的低级官员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李源道
!

王惠撰有《为美县尹王君墓

?铭》据此王惠的祖先世代出任大理国的布燮蒙元征滇其父率
$#

附因?识字书敏官事?行省起用王惠先任威楚屯田大使至元二十五

年（１２８８）任定远县簿至元三十年 （１２９３）转任武定路
?

劝州判官大德

元年（１２９７）调任瞮益州判官（任
#

王惠将?逃民二百五十四家?招回

有贡献於稳定庶民生计 ）大德三年 （１２９９）调马龙州判官大德四年

（１３００）擢中庆路昆明县尹阶将仕佐郎 （从九品 ）在昆明任县尹一年

１８ 唐　立

瑔瑧

瑔瑨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１９ 〈碑? 〉 〈故梧州幕府王长卿墓?铭 〉页１２１４
１２３３
?甲午八百媳妇蛮请官守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及木安孟盓二府於其地以同知乌

撒宣慰司事你出公土官招南通?
!

宣慰司都元帅招谕人米德
!

同知宣慰司事副元

帅……?参见《元史》卷３０〈本纪〉〈泰定帝二〉页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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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兴水利安集流民
!8

百五十有一?大德五年（１３０１）?迁同知

路南州事?至大三年（１３１０）调任 ?同知永昌州事 ?至大四年 （１３１１）

又调石平州判官阶将仕郎（正八品）延三年（１３１６）任宜良县尹升

?阶承事郎?（正七品）延六年（１３１９）转任仁德府美县尹至６０岁

王惠乞致仕未获批准又任官於云南行省西北边境的建昌丽江诸道至

治元年（１３２１）夏五月渡金沙江染疟疾抬回滇城
;

墅卒於至治二年

（１３２２）秋七月一日享年６２岁瑔瑩　自１２８０年代至１３２１年约４０年之久王

惠反复转任行省辖
#

多地低级官员且於水利兴修征
@

招徕流民等重要

事务上多有政绩因而颇受重用由从九品擢升至正七品

与康类似王惠子孙亦任职於行省王惠所生十子五位仕宦据

《墓?铭》长男?曰明?任沅江路总管照磨二男?曰癉?任仁德路

儒学教授另外?曰庆习国言曰忠府学生曰益监
@

?瑖瑠　且?四

女皆适右族?从女儿的婚姻关可以看到王惠在本地社会的声望和人
&

网络

虽然王惠初任早於康约５０年但两人有许多类似经历从两人的经历

可知云南行省缺乏贤能之才佐理施政因此必须在本地临时起用即?识字

书敏官事?能力的本地人和
#

地人不仅是边境土官政区连威楚滇池

等故大理国中心政区也必须补给贤能之才处理政务王长卿你出公以及康

氏子孙佐治百夷和蒲蛮政区的经历不仅证实行省有必要向边境政区供给低级

官员的事实也证实段氏总管和蒙元之间的紧密关

四段氏的复兴与蒙元用兵缅国

!

更具体考证边境政区统控模式的演变如何影响百夷的新兴必须阐明

蒙元兼?大理国领土的过程及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设置云南等处行中书省

之後统控模式的变迁自中统元年（１２６０）蒙元开始逐步巩固原大理国西南

边境政区将控制范围扩延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等地随着边境政情的转变

统控模式亦出现相应变化逐渐形与蒙庆宣慰司等土官类似的模式本节将

透过对段氏的复兴和蒙元用兵缅国的考证试图论证宣慰司的出现和演变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１９

瑔瑩

瑖瑠

苏天爵编《元文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卷５４〈墓?〉〈为美县
尹王君墓?铭〉页７０８７０９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５４〈墓?〉〈为美县尹王君墓?铭〉页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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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氏的复兴

有一件事迄今
!

止未受足
-

重视但对於理解蒙元治理大理国故地边境

的战略至关重要就是其与曾遭废黜的段氏王族之关宪宗五年

（１２５５）蒙元
!

大理国末代君王段兴智恢复俗世治权次年恢复段兴智的

梵文王衔摩诃罗嵯牗ｍａｈａｒａｊā牘瑖瑡　 ?摩诃罗嵯 ?之衔意味着段兴智具备转轮

王牗ｃ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ｎ牘的身份其祖源因历史的厚重而神圣化段氏王族是自兜率

天
A

土降凡的弥勒佛转世瑖瑢　蒙元对该头衔的承认恢复了段兴智及其後代

的宗教与世俗权威?以此作
!

其管理云南的政治资源蒙元赋予段兴智权

威以控制?诸蛮白爨等部?的土酋命段兴智的叔叔段福统领爨军对

於蒙元的要求段兴智积极回应将权力移交给兄弟段实 （又名段苴日

１２６１１２８２在位）自己与段福率领一支两万人的爨联军作
!

蒙古统帅兀

良合台（卒於１２７２年）麾下先锋四出收复曾臣属於大理国的土酋瑖瑣　段氏

的复兴使大理地区得到稳定而蒙元直到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方才征服善阐

２０ 唐　立

瑖瑡

瑖瑢

瑖瑣

《元史》卷１６６〈列传〉〈信苴日〉页３９１０另林谦一郎 〈元代云南の段
氏总管〉《东洋学报》第７８辑（１９９６）第３期页１３５方慧 《大理总管段氏
世次年及其与蒙元政权关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４８５２均
未指出段氏复兴在管理滇南边境旧领地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方慧总结段氏家族对於

蒙元政权的贡献包括协助征服土著首领参与对安南王朝的战
=

以及协助颠覆南宋

等等

张锡
?

〈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叱〉载蓝吉富等编《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高

雄佛光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１７１２１４其中页１８３１８４认
!

恢复?摩诃罗嵯?的称号

意味着段兴智具有?密教大王 ?的身份从 《南诏图传 》（１２１３世纪版本 ）看来
?摩诃罗嵯?的称号涉及大乘佛教的王位继承传统图卷中所描绘的第１２代南诏王蒙隆
昊（即隆舜８７７年起在位）赤足头顶髻合掌於牗ｃｕｐｐｅｄ牘一尊观音像前等候灌
顶即位

!

王在隆舜像旁有一则汉字题词称其
!

?摩诃罗嵯土轮王 ? ?担畀谦

［慊］贱四方请
!

一家 ?参见李霖灿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页

１３７１１８０年左右的《梵像卷 》同样描绘一位摩诃罗嵯即将接受灌顶进位
!

王的场

面参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页９６图５５ ?摩诃罗嵯 ?
牗ｍａｈａｒａｊā牘和?转轮王?牗ｃ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ｎ牘这两个词连用彰显至迟从９世纪後期就存在於云
南的大乘佛教的王位继承传统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中除指示君王的?世界大王?和

?王中之王 ?的身份地位 ?转轮王 ?的称号还宣称君王是弥勒菩萨牗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
Ｍａｉｔｒｅｙａ牘的化身奉敕建立和统治他的高贵国度古正美在她关於古代暹罗坠和罗国国
王的研究中指出这种王位继承传统是大乘佛教王位关中的一个标?性特点参见古

正美〈古代暹罗坠和罗王国的大乘佛教建国信仰 〉 《饶宗颐国学院院刊 》２０１６
年第３期页２４５
《元史》称段苴日

!

?信苴日?参见《元史》卷１６６ 〈列传 〉 〈信苴日 〉页
３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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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昆明）地区的土酋瑖瑤　

段氏王族从失国被黜到重新被起用升阶成
!

滇西最高土官的过程就

在上述背景中形成野史称其
!

?段氏总管?由１２名段氏子孙统领?在

蒙元时期世袭传承林谦一郎将段氏总管的历史分
!

三个阶段?举例论证

?段氏总管?之称实际包含民政和军政两组不同的头衔瑖瑥　

第一阶段是蒙元统治的前二十年（１２５３１２７３）在１２７６年设立云南行省

之前通过恢复承载世俗与宗教权力的?摩诃罗嵯?称号段氏总管重新获

得对故大理国范围的部份控制权而蒙元从中获益之处在於得以调动段氏

统领的爨军消灭滇境
#

的反抗势力?在征服南宋一事上得一臂助在此

过程中爨军的一部份军士甚至在湖南定居下来其後代在彼繁衍生活至

今瑖瑦　

第二阶段从１２７４年开始持续到１３３０年左右设立云南行省之後蒙元

收回段氏施政云南全境的权力?将其行政势力限制在滇西包括金齿百

夷蒲蛮地区直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在此时期云南行省设立两种不同的

世袭官署?大理路总管?於１２７４年授予段实瑖瑧　官衔
!

?大理路军民总

官??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受衔者以武官身份镇绥滇西包括

大理威楚金齿的政区瑖瑨　

两种世袭官署均曾由段氏子弟统领或兄弟相继或叔侄相承林谦一

郎认
!

双重管治结构构成段氏重新获得的政治实力主林氏尚例举三组

任命关（一）段兴智和段福（二）段忠（１２８３年在任）和段庆（１２８４

１３０６年在任）（三）段庆和段正（１３０７１３１６年在任）瑖瑩　１９８４年在大理发

现的《加封孔子圣诏碑》（署期１３０９年）现存於大理市博物馆碑文记
)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２１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ＪｏｈｎＥ．Ｈｅｒｍａｎ牞Ａｍｉｄ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Ｍｉｓｔ牶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牞１２００１７００
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ｉａＣｅｎｔｅｒ牞２００７牘牞４８４９．
如无特

;*

明历史定期和原始资料都源自林谦一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３日在京都大学东南亚
研究中心举办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ｉｎｓａｎｄＨｉｌｌｓ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Ｚｏｍｉａ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上所作书面评议
林谦一郎〈云南白族与湖南白族的民族认同浅析〉载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永顺

老司城遗址管理处编 《第六
/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２０１６）页３７８３７９
《元史》卷１６６〈列传〉〈信苴日〉页３９１０
《元史》卷１６６〈列传〉〈信苴日〉页３９１１有关段正和段阿庆各历史事件的
具体时间参见方慧《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年及其与蒙元政权关研究》页８
林谦一郎〈元代云南の段氏总管〉页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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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段氏子弟同时或任命两署官职的事实具体而言段正或授?明威将军大

理路军民总管?之职而段庆则被任命
!

?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

都元帅?据林氏研究两官衔代表一个双重组织体系前者
!

民政後者

!

军事瑘瑠　林氏尚提出此种权力分割模式可上溯至１２５５１２５６年间蒙元任命

段兴智署理政务段福统领爨军之时

第三阶段从１３３１年开始至１３８１年蒙元朝廷失去对云南的统治权结束

由於混乱和
B

员行省对云南失去控制实际权力落到两位蒙古宗王手上

即主镇大理的云南王以及昆明的梁王段氏在此动乱时期获得权势甚至

自称?大後理国段氏?瑘瑡　在与蒙元的合作关下段氏保持着团结直到

１３２０年代段氏
#

部发生权力
=

家族成员之间的嫌隙扩大後段功（１３４５

１３６６年在任）在昆明被梁王派人刺杀最终导致整个段氏倒向反蒙元的一

方瑘瑢　

权力的恢复使得段氏名正言顺地管治金齿百夷以及蒲蛮政区瑘瑣　?镇

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头衔体现历史上段氏与金齿百夷

以及蒲蛮等群体的关段实作
!

第一任总管管治腾越（今腾）此?

置出於战略考虑以便控制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瑘瑤　管有蒙古人监管与腾

越接壤的金齿地区例如忽哥赤瑘瑥　但实际上蒙元在很大程度上倚仗段氏控

制金齿百夷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十月段氏调动爨军攻击金齿百夷

反映出段氏扮演的角色此战以４００００
8

被俘１０９和泥（今哈尼族先民）砦

２２ 唐　立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民政官头衔
!

?大理路军民总管而军事官衔则
!

?宣慰使?

此论述是基於上文提及的林谦一郎在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ｉｎｓａｎｄＨｉｌｌｓ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Ｚｏｍｉａ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研讨会上的书面评议
林谦一郎〈元代云南の段氏总管〉页９１３２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牞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ｉＰｏ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１３ｔｈａｎｄ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牶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牞５４５８．
《元史》卷１６６〈列传〉〈信苴日〉页３９１０方慧 《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年
及其与蒙元政权关研究》页８
元世祖於至元四年（１２６７）九月庚戌任命云南王忽哥赤镇守大理善阐茶罕章赤

C

哥儿等地?茶罕章?（一作?察罕章?）指云南西北部金沙江两岸的白蛮聚居地参

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页７８８７９０ ?赤
C

哥儿?则指云南东部贵州西部的鬼蛮（或称乌蛮）聚居地参见方国瑜《中国西

南历史地理考释》页７９１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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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附土酋匍思等人投降告终瑘瑦　通过调度段氏领导的爨军蒙元成功弹

压金齿百夷等土酋稳定边境政区

（二）蒙元用兵缅国与征缅行中书省（１２８６／１２８７１３０３）

在蒙元征滇前夕大理国的边界自西南至伊洛瓦底江边的江头城东南

至临安路鹿沧江瑘瑧　辖域范围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呈弧形延伸经澜沧江至越

南西北莱州的黑河西北则与藏区接壤东北与南宋毗邻大理国辖域范围

包括今日东南亚大陆和四川省部份地区

!

更好地理解蒙元对百夷的影响需要以实证方式来检验蒙元兼容大理

国辖域的过程宪宗五年（１２５５）蒙元利用被废黜段氏王族的权威逐步向

南控制伊洛瓦底江上游和湄公河上游流域蒙元向南扩张与段氏之间的关

此前
!

学者所忽视康和王长卿等外地人之所以有机会成
!

蒙元治下

土官的官吏主要得益於行省需要给边境政区提供贤能之才以佐理施政的情

癋如前所述段氏在蒙元管治边境土酋的过程中显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通过关注段氏的作用可以从崭新的角度去认识蒙元对百夷之盠现的

影响从而
"

化对蒙元疆域最南端边缘设治的整体认识

在蒙元之前大理国通过类似唐宋羁縻政策的体制统控边境土酋在前

後３１７年的历史中２１任大理国王治理着多族群的混合政治体包括白蛮乌

蛮汉人蒲蛮和泥金齿百夷等等国王委任精英如段氏高氏杨

氏董氏等去统控边境政区?准许爵邑世袭瑘瑨　例如在１１世纪晚期的高

升泰将其家族成员安插到滇西驿道沿瞃的关键位置上部份高氏後人甚至

一直保有相关职位世代传承直至蒙元入滇高升泰命其侄高明量在威楚

（今楚雄）修建城池建成後的威楚城一直在高氏家族的控制之下直至高

长寿时瑘瑩　此外高氏应该也曾一度统控过地处通往伊洛瓦底江道路上的腾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２３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至元十三年正月罗匍甸官禾者阿禾必绍降十月云南省调蒙古爨诸军征白

衣和泥一百九砦土官匍思叛溪等七溪等降得
8

四万?参见苏天爵编《元文

类》卷４１〈杂著〉〈招捕〉页５２９
《元史》卷６１〈地理志〉〈中庆路〉页１４５７
方铁 《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页４８５４９７
《元史》卷６１〈地理四〉页１４６０高智癉派遣其孙高大惠管理北胜府同卷?北
胜府?条曰?段氏时高智癉使其孙高大惠镇此郡後隶大理?页１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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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据《元史》记载高救曾於１２５５年治理腾越瑝瑠　通过控制战略要点大

理国将土酋控制在一个南北向的纵轴上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东至湄公河

上游蒙元则通过利用段氏历经数代而建立起来的关进入边境区域

当时缅国（蒲甘王国）统控着星布在伊洛瓦底江沿岸的城市部份与云

南重合所以段氏曾在此地积累的管理经验对蒙元而言非常重要货币史家

黑田明伸牗ＫｕｒｏｄａＡｋｉｎｏｂｕ牘提出蒙元之所以向缅国蒲甘王进军最主要的

动力是试图将云南和印度洋连接起来黑田氏认
!

元世祖通过开设从云南

往孟加拉湾的贸易瞃从而创造?一条
!

对缅国和印度贸易扩张服务的通关要

道?的愿望构成蒙元加速白银货币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层流通这一宏大计画

的一部分瑝瑡　黑田氏还列表论证云南和孟加拉湾之间的经济纽带成
!

白银流

入中国的媒介他首先指出来自马尔地夫群岛的螺贝曾在云南被当作货币

使用足以证明当时 （１３３０１３５０）云南和孟加拉之间存在着
"

大的经济纽

带瑝瑢　其次至元四年十二月戊戌 （１３３９年１月１８日 ）在缅国的邦牙牗Ｐｉｎｙａ牘

地区蒙元设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总管府黑田氏将此理解
!

从１３３９

年至１３６０年代早期促进白银由中国经缅国流向印度的一项举措瑝瑣　而段氏世

代累积的经验可以在设立行政官署方面提供助益就蒙元利用段氏政治资源

的动机而言考虑之一也许是云南可能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

於段氏而言家门的复兴远不仅仅是
D

衔的恢复高氏曾
!

大理相国

２４ 唐　立

瑝瑠

瑝瑡

瑝瑢

瑝瑣

?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
#

附 ?《元史 》卷６１ 〈地理四 〉 〈腾府 〉页
１４８０
ＫｕｒｏｄａＡｋｉｎｏｂｕ牞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Ｃｅｎｔｕｒｙ牞 １２７６１３５９牶 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４牗２００９牘牞２５３２５４．ＭｏｒｒｉｓＲｏｓｓａｂｉ牞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ｏｆ
ＫｈｕｂｉｌａｉＫｈａｎ牞ｉｎ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ａｎｄＤｅｎｉｓ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ｅｄ．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牞
Ｖｏｌ．６牶Ａｌｉ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９０７１３６８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４牘牞４１８．
ＫｕｒｏｄａＡｋｉｎｏｂｕ牞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Ｃｅｎｔｕｒｙ牞 １２７６１３５９牶 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牞２５３２５４．黑田氏提出位於当代孟加拉东部边疆的锡尔赫特牗Ｓｙｌｈｅｔ牘是
当地穆斯林通往云南的门

8



据《元史》卷３９〈顺帝二〉页 ８４６至元四年十二月?戊戌立邦牙等处宣慰司
都元帅府?总管府?黑田氏误以

!

邦牙位於缅甸掸邦他注意到白银的流动随着

?掸人在缅国统治的衰退和蒙元帝国在中国的崩溃 ?而停滞另外黑田氏在前引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ＳｉｌｖｅｒＣｅｎｔｕｒｙ牞１２７６１３５９牶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一文第２５５２５６页提
出一个猜测即缅国於１３３８年通过军事手段开发贸易路瞃以及１２７６年从南宋得到的库
银可以解释１３世纪晚期和１４世纪上半叶白银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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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把持实权一定程度上限制段氏的王权瑝瑤　事实上高氏的影响力

增长之巨以至於同侪称其
!

?高国主?蒙元显然认可段氏最高本土首领

的身份且认
!

段氏有能力腸驾於政敌高氏之上故而才命其掌管滇西最高官

署１２６１年段实被任命
!

第一任大理路军民总官具有重大意义段氏家族的

威望重振施政的合法性再次确立同时在地方社群中的权威也得到加
"



蒙元迫切需要段氏的权威来加
"

对通往缅国通关要道沿瞃土酋的治理

蒙元的行政管理体系将云南分
!

道路州县?在新征地任命土酋
!

土

官以便用民政和军政两种方式统领瑝瑥　蒙元还任命达鲁花赤牗ｄａｒｕｙａｃｉ牘以监

管土官?派驻蒙古军队确保能实现更紧密的控制瑝瑦　土酋传统上向大理国

效忠即使在蒙元征服大理失国之後从大理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土酋依

旧认可段氏的统领金齿蛮使者於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向蒙元解释自己的从

属谓?隶六诏焉?即大理国由此论述对段氏的忠诚瑝瑧　蒙元正是认识

到段氏与土酋之间的历史渊源才对段氏信赖有加这种安排令蒙元得以在

行军途中召集新兵获得补给提高用兵缅国过程中动员土酋军事资源的整

合力度蒙元和段氏在云南的联合治理构成其南下攻向缅国的基础

（三）以大理和永昌
"

南下征缅基地

蒙元将大理和永昌作
!

统控金齿百夷以及蒲蛮等势力的基地是因

!

土酋阻隔蒙元王朝向缅国的道路蒙元从宪宗四年（１２５４）开始对金齿和

百夷展开小规模的进攻瑝瑨　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後逐渐收紧控制但金齿和百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２５

瑝瑤

瑝瑥

瑝瑦

瑝瑧

瑝瑨

例如据一方署期宣光六年（１３７６）四月癸卯的〈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云
南自蒙氏十三世历郑赵杨三姓未几而复至段思平有国以来号神武王以高氏

!

大

有功而府郡州县皆封高氏子孙而名山大刹皆其所创造也?载杨世钰张树芳编

《大理丛书金石篇》卷１０页８
?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於下郡县有请则

!

达於省

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
!

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

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参见《元史》卷９１〈百官志〉页２３０８
参见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ＥｎｄｉｃｏｔｔＷｅｓｔ牞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Ｒｕ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牶Ｌｏ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牞４４６３．作者着重

"

调达鲁花赤
!

民政所带来的碎裂和无序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本）〈弘治十一年序 〉页７７９另参
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牞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ｉＰｏ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１３ｔｈａｎｄ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牶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牞７２．
?元宪宗四年平定大理继征白夷等蛮?《元史》卷６１〈地理四〉〈金齿等
处宣抚司〉页１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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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土酋依然通过阻
>

通关要道的方式予蒙元以挫败瑝瑩　如前文所述蒙元军

本身也需要依赖段氏统领的爨军　此外茂密的森林险峻的崇山以及

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均限制蒙古骑兵的作战能力上述种种负面因素导致蒙元

直到近３０年後（约１２８６年）才成功在伊洛瓦底江上游设置行政官署且过程

极其缓慢　段氏及归附的金齿百夷土酋
!

军事服务通关要道作
!

重

要供给瞃路对道路安全的维护遂成
!

其首要任务以确保资源供给导

和军队的畅通无阻　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十一月?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

国使达缅具安?
*

明蒙元多利用降附土酋充当导以及与缅国交往的中介

蒙元收紧对金齿和百夷的控制先
E

条件是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在永昌

设置金齿等处宣抚司　金齿等处宣抚司的设立历经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２６ 唐　立

瑝瑩







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云南省始报?差人探伺国使消息而蒲贼阻道今蒲

人多降道己通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达缅俱安定 ??《元史 》卷２１０
〈外夷传三〉页４６５６
?（至元）十四年……十月云南省遣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

摩些军三千八百四十馀人征缅至江头深蹂酋首细安立寨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

百馀寨土官曲蜡蒲折
8

四千孟磨爱
F8

一千磨柰蒙匡里答八剌
8

二万蒙忙甸土官

甫
?

堡
8

一万木都弹
C8

二百凡三百万五千二百
8

以天热还师?《元史》卷

２１０〈外夷传三〉页４６５７
１２８６年左右达鲁花赤纳速剌丁牗ＮａｓｉｒｅｄＤｉｎ牘草拟了相关政策纳速剌丁的父亲赛典
赤牗ＳａｙｙｉｄＥｊｅｌｌ牞１２１１１２７９牘是深受元世祖信赖的穆斯林回回帮助蒙元维持通往伊洛瓦
底江上游地区的道路畅通确保蒙元势力可以借道金齿地区前往彼处赛典赤提出的

?开云南驿路?和?弛道路之禁通民往来?等建议於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庚子（１２８６年
４月２８日）得到圣谕批准参见《元史》卷１４〈世祖纪〉页２８８赛典赤於至元十
一年（１２７４）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赛典赤去世後纳速剌丁子
继父业获任

!

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寻升右丞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进荣
?

大夫平

章政事参见《元史》卷１２５〈列传〉页３０６７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云南省始报?差人探伺国使消息而蒲贼阻道今蒲

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达缅具安 ??见 《元史 》卷

２１０〈外夷传三〉页４６５６在署期至元三年六月十二（１３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的《故大理
路差库大使董逾城福墓?铭》中有涉及段氏

!

蒙元征缅提供後勤援助的资讯墓?记

载一位称谓董福的人曾获上司委任前往大理龙尾关负责
!

征缅的大军打理供给库

存甚至尚在金齿迤西
!

大军徵收钱粮派发劳役而董氏家族与段氏渊源深切可追

溯至南诏国时期参见杨世钰张树芳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１０页２０
永昌於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归属蒙元统治其时在彼设州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升

!

永

昌府时永昌府隶属大理路仅辖一县即位於澜沧江东岸的永平县参见《元史》

卷６１〈地理四 〉页１４８０纳速剌丁亲自主持了至元十四年 （１２７７）至元十六年
（１２７９）两次对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的征伐参见 《元史 》卷２１０ 〈外夷传三 〉
页４６５７卷１２５〈赛典赤赡思丁传〉页３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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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统二年（１２６１）设立首个安抚司（具体地点不明）第二阶段至元八

年（１２７１）将金齿和百夷正式分
!

东西两路安抚司第三阶段至元十二年

（１２７５）将西路安抚司改
!

建甯路东路安抚司改
!

镇康路第四阶段於

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设置六路总管府监管向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通关要

道　蒙元通过一连串的措施方能收紧对金齿和百夷的控制

!

用兵缅国蒙元在新征地曾设置两个行省缅中行中书省的具体建立

时间不详　在至元二十五年四月甲戌（１２８８年５月２１日）迁往缅国之後（具

体地点不明）至元二十七年七月癸丑（１２９０年８月１８日）仅逾两年时间

缅中行中书省就被裁撤　征缅行中书省位於洛瓦底江上游的太公城运作

年数较长大德七年五月丙申（１３０３年５月２５日）裁撤至少运作１８年原驻

?的蒙元军１４０００人回滇　管仅有短暂存在征缅行中书省无疑改变了

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土酋势力的平衡

（四）征缅行中书省对於伊洛瓦底江上游土酋的影响（１２８６１３０３）

对於伊洛瓦底江上游土酋而言１２７７１３０３年是一个多事而艰难的时代

蒙元和缅国之间激烈对峙先是蒙元使者於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到访蒲甘要

求对方投诚效忠作
!

回应缅国亦於同年五六月间派遣使节前往云南　

此事大约发生於元世祖颠覆大理国１７年之後开始用兵缅国的十几年之前

行省的名目———?征缅?凸显出蒙元征服缅国的
"

烈意愿

蒙元面向缅国开展两场大规模的战
=

第一次在１２８７年８月加速蒲甘王

朝的衰落第二次则发生在１３０１年１月底至４月初第二次战
=

时缅国朝代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２７









《元史》卷６１〈地理四〉页１４８２
管具体的设置时间不明但据 《元史 》的相关记载可以确认两个行省的存在

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在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Ｐｅｒｒｙ
Ｌｉｎｋ牞ｅｄ．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Ｍｉｎｄ牶Ｅｓｓａｙ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Ｍｏｔｅ牗ＨｏｎｇＫｏｎｇ牶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牞２００９牘牞１７４９．指出了这一点第一条有关缅中行中书省官员任
命的记

)

出现在《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甲辰］以雪雪的斤
!

缅中行

省左丞相阿台董阿参知政事兀都迷失佥行中书省事?参见《元史》卷１４〈本
纪〉〈世祖十一〉页２８６
《元史》卷１５〈本纪〉〈世祖十二〉页３１１卷１６〈世祖十三〉页３３８
《元史》卷２１〈本纪〉〈成宗四〉?大德七年三月??大德七年五月?页
４５０４５１
《元史》卷２１０〈外夷传三〉页４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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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迭阿瓦王朝执政蒙元大军被击退仅得草草收场　大德五年

（１３０１）率军防阿瓦王国的指挥官是来自缅国中部的百夷人史称 ?掸

人三兄弟?蒲甘王朝瓦解後由此三人掌握实权１３０３年４月初远征八百媳

妇国失利後元成宗
E

定裁撤征缅行中书省放?太公城据戈登·卢斯

牗ＧｏｒｄｏｎＨｅｎｒｙＬｕｃｅ牞１８８９１９７９牘的研究蒙元放?太公城标?着阿瓦王国的

?最终胜利?此次撤退使得蒙元失去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政区　缅国中部

和泰国北部的百夷武装力量成
!

迫使蒙元军撤回滇的关键

太公牗Ｔａｇａｕｎｇ牘所指范围广泛其位於伊洛瓦底江和瑞丽江的交汇处南

边太公城之所以设置在此地是
!

了便於向南运送物资同时也
!

了通往

金齿和百夷地区的极度便利　建都牗Ｋａｎｔū牘政权的首邑原来也位於太公城

戈登·卢斯提出太公城很可能控制向北直达江头城牗Ｋｏｎｃａｎ／Ｋａｕｎｇｚｉｎ牘

向南通往曼德勒区北部安正国／阿真牗ＮｇａＳｉｎｇｕ牘的区域　如此征缅行

中书省所在的太公城原本控制着散?在伊洛瓦底江流域所谓?缅中五城?

中的三到四城由此可以肯定征缅行中书省控制江头城太公城马来城

牗Ｍａｌｅ牘三处城池可能还同时控制着阿真　

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十一月蒙元攻下缅国的江头城杀敌过万随後

又攻击位於建都（Ｋａｎｔū）的太公城　由於本地族群起兵造反杀害蒙元所

遣谈判僧使云南参知政事也罕的斤遂攻打?诸叛蛮?建都以及?金齿等

２８ 唐　立












肖
G

庆认
!

元朝之所以在成宗（ＴｅｍüｒＱａｎ牞１２９４１３０７在位）时攻击缅国和八百媳妇
国（１３０１１３０３）主要不是

!

了征服事业而是想要起到惩罚的效果因
!

缅国在此

前废黜一位已经承认蒙元宗祖国地位的国君而八百媳妇国则因其过於迅速扩张而触怒

元朝参见ＨｓｉａｏＣｈｉＣｈｉｎｇ牞ＭｉｄＹｕ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牞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ａｎｄＤｅｎｉｓ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ｅｄ．
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牞Ｖｏｌ．６牶Ａｌｉ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９０７１３６８
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９４牘牞５０１．
Ｇ．Ｈ．Ｌｕｃｅ牞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ｙａｍｉｎＢｕｒｍ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１５０１６４．根据汉文和缅文史料对上述
历史事件作出关联性论述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ｏｏｒｅ牞Ｅａｒｌ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ｏｆＭｙａｎｍａ牗Ｂａｎｇｋｏｋ牶ＲｉｖｅｒＢｏｏｋｓ牞２００７牘牞１８８．
Ｇ．Ｈ．Ｌｕｃｅ在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ｆＢｕｒｍａｉｎｔｈｅ１２ｔｈ１３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Ｄ牞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Ｂｕｒ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４２牶１牗１９５９牘牶５９中写道太公城从伊洛瓦底江西岸瑞波牗Ｓｈｗｅｂｏ牘
区的马来牗Ｍａｌｅ牘向下扩张到曼德勒区北部的牙新姑牗Ｎｇａｓｉｎｇｕ牘地区
邵远平《续弘简

)

元史类编》（《续修四库全书 》版 ）页６４１ 《明史 》卷４６
页１１９１均有关於?缅中五城?的记载另据 ?古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旧有江头太
公马?安正国蒲甘缅王五城元至元中屡讨之後於蒲甘缅王城置邦牙等处宣慰

使司?参见正德《云南志》卷１４〈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建置沿革〉载《天
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页５７７５７８
《元史》卷２１０〈外夷传三〉页４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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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城?投降《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丁卯（１２８４年２月５日）有官

奏报击溃建都王乌蒙及金齿一十二处的战绩　以上一连串事件对於金

齿百夷土酋而言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本次征服终结缅国的统治权太公城在《勐卯编年史》中被称
!

Ｗｅｎｇ２Ｔａａ４Ｋｎｇ１（意
!

?鼓渡城 ?）　其选址具有战略意味处於两个
重要的百夷政权蒙密　（傣语Ｍｎｇ２Ｍｉｔ６）和孟拱（傣语Ｍｎｇ２Ｋ　ｎｇ２）

的西面德宏的傣族学者认
!

?鼓渡 ?一词是指货物囤积的渡口　该地点

的选择有助於通过连接西部据点的陆路交通与印度进行贸易往来同时也能

乘船沿伊洛瓦底江去往印度洋关於建都王《元史·世祖纪》曰?建都

太公城乃其巢穴 ?戈登·卢斯据此认
!

太公城变
!

建都牗Ｋａｄｕ／Ｏｌｄ

ＢｕｒｍｅｓｅＫａｎｔū牘政权的核心而建都曾和 Ｓａｋ政权一起向西扩张到曼尼普尔

山谷缅国蒲甘王曾统控此地区的证据来自１１９６年的 Ｄｈａｍｍａｒāｊａｋａ铭刻

当中记
)

缅王那罗波帝悉（１１７３１２１０年在位）宣称对北至太公城和Ｎａｃｈｏｎ

ｋｈｙａｍｍｒｕｉｗ堡（靠近今日八莫）享有统治权戈登·卢斯认
!

此意味着到

１１９６年时建都政权———或至少其一部分———已向蒲甘王投诚太公城 （缅

语称 Ｋａｕｎｇｚｉｎ）缅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１２３６年的铭刻中引导戈

登·卢斯得出如下结论缅国的总督（缅语Ｍａｈāｓａｍａｎ）对此区域的严密

控制直到１２８３年１２月９日蒙元王朝征服建都无疑包括Ｎａｃｈｏｎｋｈｙａｍｍｒｕｉｗ

的城堡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一年正月 ）丁卯建都王乌

蒙及金齿一十二处俱降建都先
!

缅所制欲降未能 ?　可
!

辅证蒙元

征服太公城终结缅国对此地区持续超过８０年的操控

其次江头城的征服以及征缅行中书省在太公城的设立意味着建都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２９













《元史》卷１３〈本纪〉〈世祖十〉页２６３２６４《元史》卷１３３〈列传〉
〈也罕的斤〉页３２２６３２２７
本文以现代德宏体书写伊洛瓦底江上游和德宏地区的傣文字?且依据新谷忠

H

《シ

ャン牗Ｔａｙ牘语砋音论と文字法》（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０）
给出的方式拼写傣文

该汉语称谓出现在《百夷馆来文》Ｎｏ１５参见泉井久之助《比较言语学研究 》（大
阪创元社１９４９）页２７６２７７
德宏州傣学学会编《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５）页
４５
Ｇ．Ｈ．Ｌｕｃｅ牞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ｆＢｕｒｍａｉｎｔｈｅ１２ｔｈ１３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Ｄ牞５７６０牷Ｇ．Ｈ．
Ｌｕｃｅ牞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ＰａｇａｎＢｕｒｍａ牶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牗ＮｅｗＹｏｒｋ牶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８５牘牞３８４６．
《元史》卷１３〈本纪〉〈世祖十〉页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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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灭亡据《元史》记载建都政权曾控制金齿一十二处由此可见在

彼曾有可观的金齿和百夷人口戈登·卢斯认
!

建都政权的灭亡是对金齿和

百夷迁移的一种铺垫因此破坏非缅族群之间的权力平衡?掸人［百夷］

向西盠去迫使钦族牗Ｃｈｉｎｓ牘离开他们在钦敦山谷的家园回到西面山

麓?　

第三蒙元打通三条通往东南亚的通关要道全部从永昌的金齿城出

发傣文史料《勐卯编年史》称其
!

Ｗａｎ２Ｓａｎｇ１（挽唱）　蒙元时期有两

个地名金齿和永昌据马可波罗行记 ?金齿 ?在波斯语中称

?Ｚａｒｄａｎｄａｎ?意即?
I

金牙齿?其首府在Ｖｏｃｈａｎ或永昌　本文列出

在永昌和太公成之间三条通关要道沿瞃的政区 （见附表２）从永昌到太公

城的通关要道上在潞江坝牗Ｍｎｇ２Ｋｈ２牘怒江的渡口站战略性的位置此渡

口在①柔远路的人蛮控制之中而且土酋的领地跨据怒江两岸方便管控

来往

第一条通关要道在穿过①柔远路怒江之後经过德宏地区行客路过今

龙陵县（傣语Ｍｎｇ２Ｌｏｎｇ４）从芒市 （傣语Ｍｎｇ２Ｋｈｎ１）遮放 （傣

语Ｃｅ４Ｆａａｎｇ１）畹町 （傣语Ｗａｎ２Ｔｅｎｇ４）或瑞丽盆地 （傣语Ｍｎｇ２

Ｍａａｗ２）其中一途进入掸邦高原最後抵达伊洛瓦底江分?在该要道沿瞃

的政区包括②茫施路⑤平缅路⑥麓川路以及⑨天部（步）马

在第二条路瞃上行客渡①柔远路过怒江之後向西行便到达腾 （傣

语Ｍｎｇ２Ｍｎ２）从腾出发一直向西经过④镇西路或向南经过南甸

（傣语Ｍｎｇ２Ｔｉ２）盈江坝中的干崖（傣语Ｍｎｇ２Ｎａａ５）最终抵达伊

洛瓦底江上的八莫（傣语 Ｍａａｎ５Ｍｏ３）该瞃路沿途的政区有南甸瑏瑡干

额⑥麓川路以及⑦南衐当得知可以通过第二或第三条瞃路经天部

（步）马骠甸及阿郭通往江头城之後蒙元就征服沿途的土酋军事活动

从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四月开始　

３０ 唐　立








Ｇ．Ｈ．Ｌｕｃｅ牞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ｙａｍｉｎＢｕｒｍ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１３６．
《百夷馆杂字》是一部汉傣语辞书约成书於１６世纪晚期其中提到Ｗａｎ２Ｓａｎｇ１是?第
六十五 ｗａｎｇｃａｎｇ挽唱 ?注汉语作 ?金齿 ?参见泉井久之助 《比较言语学研
究》页２１９Ｗａｎ２意

!

?日子?或 ?太阳 ?而 ｓａｎｇ１指 ?什
J

?所以此地名的字

面意思是?哪一天?

ＨｅｎｒｙＹｕｌｅ牞ｔｒａｎｓ．牞ＨｅｎｒｉＣｏｒｄｉｅｒ牞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牶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ｓｏｆ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牗ＮｅｗＹｏｒｋ牶
ＦａｌｌＲｉｖｅｒＰｒｅｓｓ牞２０１２牘牞２０４．
《元史》卷２１０〈外夷传三〉页４６５６阿郭的势力范围大致包括南甸和瑏瑡干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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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是东路从③镇康路出发向南经过今永德县和掸邦麻栗坝再

从彼向东至今老挝和泰国北部或渡过怒江经木邦 （傣语Ｓｎ１ｗｉ２／

Ｈｓｅｎｗｉ缅语Ｔｈｅｉｎｎｉ）的范围抵达伊洛瓦底江

五百夷土官的出现（１２６０１３０３）

一
$

混杂多
=

规模大小各?的土酋勾勒出从永昌至太公城沿途的政

治格局蒙元
!

避免向南的补给瞃过於危险而大费周折因此设置行政单

位任命土酋
!

土官不过金齿和百夷土酋早在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提出的

所谓效忠?不意味长久的和平土酋?一视同仁?地攻击缅国和蒙元由

此可见金齿和百夷之间有时会短暂地停止
=

而一致对抗共同的外敌　史

称?蒲贼?的蒲蛮同样阻断交通　安全总无法得到保证从永昌到太公

城的通关要道充满危险蒙元不得不用武力
"

制保持道路畅顺

本节将检讨永昌至太公城沿瞃的金齿和百夷首领表２合共列举１１个政

区主要族群可分
!

四个金齿六个百夷尚馀一个族群成分不明蒙元将

居於统治地位的土酋势力范围组织成?路?因此可以将?路?理解
!

规模

较
"

大首领的治理范围此种土酋可视
!

蒙元统控云南边境早期的土官

金齿控制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设置六路中的三个即①柔远路 （人

蛮）②茫施路（茫施蛮 ）和③镇康路 （黑蛮 ）对於第四个金齿势力

瑏瑡干额　之主权的=

夺成
!

蒙元与缅国之间角逐的一个重点管金齿所

主导的干额和南甸势力原本均
!

缅国的封臣干额的土官阿禾
6

改向蒙元效

忠另一位名叫阿必的金齿首领曾於至元九年 （１２７２）三月
!

蒙元遣缅使充

当导後来也效法阿禾改投蒙元缅国被此种不忠行
!

所激怒於至元十

三年劫掠南甸?於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三月进攻阿禾所在的干额意图在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３１






据《元史》卷２１０〈外夷传〉页４６５９金齿的劫掠行
!

阻止掸族三兄弟於大德三

年（１２９９）三月所派遣的缅国使者致其未能向蒙元朝廷赠送金币与丝帛另据 《元
史》卷２０〈本纪〉〈成宗三〉页４３６４３７金齿和百夷於金齿的劫掠行

!

阻止

掸族三兄弟於大德五年（１３０１）还伏击?阻断放?攻击 Ｍｙｉｎｚａｉｎｇ从彼撤回之蒙元军
的归途损失如此惨重以致元成宗下令对金齿和百夷开展惩罚性的远征

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牞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３４．
相关史料原作?千额??千?应当是?干?之讹误参见 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牞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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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和永昌之间建寨以
!

据点　

百夷土酋则一共控制著六个势力范围其中四个属於六路中的④镇西

⑤平缅⑥麓川三路以及一个附属於⑦南衐百夷和峨昌 （今阿昌缅

语Ｍａｉｎｇｔｈａ）共用⑦南衐而戈登·卢斯认!

此地的峨昌属於一个居住在

大盈江地区中部的原始缅语族群　⑨天部 （步 ）马位於瑞丽盆地的南坎

（傣语Ｎａｍ６Ｋｈａｍ２）附近　通往江头城的通关要道上很可能被百夷控

制⑩忙乃甸的百夷土酋称谓 塞 （傣语Ｔａｉ２Ｓ１意
!

老虎支系的傣

人）但无证据显示其与後来的勐卯思氏 （思 Ｓ１意
!

老虎 ）王朝之间有宗

亲关在至元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十一月中 塞阻
>

与太公城之间的道

路不允许缅国遣向蒙元纳贡的使者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自由通行　显

然在１２８０年代 塞的势力范围位於太公城附近在至元二十年 （１２８３）

十一月江头城被征服之後 塞应该与蒙元站在一边蒙元足
-

信任忙乃甸

土酋的忠诚甚至於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将其地当作军事基地使用　

有三条主道通往缅国势力控制下的江头城⑧骠甸位於其中之一主

道上⑧骠甸和⑤平缅路中所列的骠衐头应!

一处对百夷的历史而言虽

然骠甸规模不大相传其首领与⑥麓川路勐卯思氏王朝的创始人思汉法牗Ｓ１

Ｋｈａａｎ３Ｆａａ５牘的祖先有关⑧骠甸位於勐卯江和伊洛瓦底江的交汇处勐卯思

氏王朝的下流促进与缅国及伊洛瓦底江以西地区的交流地理位置上的优

３２ 唐　立











参见白鸟芳郎〈元朝入缅の一考察〉《东洋学报》１９５０年第３４期页７０７５
另据《元史 》卷２１０ 〈外夷传三 〉页４６５６４６５７蒙元下令镇压腾一带顽抗的
蒲骠阿昌和金齿部落而南甸的７００人驻军远远不敌缅国由四五万人８００战象和过
万战马组成的大军

Ｍａｉｎｇｔｈａ这一地名是傣语 Ｍｎｇ２Ｓａａ１的缅语读法参见 Ｇ．Ｈ．Ｌｕｃｅ牞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１３６牷Ｇ．Ｈ．Ｌｕｃｅ牞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
ＰａｇａｎＢｕｒｍａ牶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１８牞１０４．
白鸟芳郎〈元朝入缅の一考察 〉页７１以及 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牞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２５都将天部（步）马视

!

一个?位於太平和瑞

丽江之间的政治体?此意味着它和骠甸在一条路瞃上然而《元史》和《征缅
)

》都

*

它们其实属於不同的路瞃

?（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 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来纳款
!

孟

乃甸白衣头目 塞阻道不得行…… ?参见 《元史 》卷２１０ 〈外夷传三 〉页
４６５８
相关证据可以在蒙元军的行

!

中窥见当时的招缅使怯烈於至元二十四年一月抵达忙乃

甸先在彼留下护卫部队才於同年二月登船继续征程 《元史 》卷２１０ 〈外夷传
三〉页４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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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对骠甸的崛起十分重要

关於骠甸的位置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才有令人信服的
*

法在此前的五十年

代日本东南亚史学家白鸟芳郎认
!

骠甸位於陇川 （傣语 Ｍｎｇ２Ｗａｎ２）
盆地　而戈登·卢斯则於１９５８年提出骠甸应该在太平江（大盈江）的北
岸今盈江县境

#

戈登·卢斯在类比汉字 ?骠 ?和 ?Ｐｙū?相似性的基础
上将骠甸归类

!

一个小型骠牗Ｐｙū牘人政权８３２年南诏军队将在前骠国
牗Ｐｙū牘都城俘虏的３０００人押送位於今昆明附近平原上的拓东地区在此过程
中有一部份骠人逃逸戈登·卢斯推测骠甸就是由成功逃逸的俘虏所建

立　然而至今未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此推测

云南历史学家方国瑜提出一个更
!

可信的理论且避免涉及棘手的族属

问题方国瑜认
!

骠甸在勐卯江和伊洛瓦底江的交汇处可能在孟卑

牗Ｍａｂｅｉｎ牘附近他提出骠甸在江头城东南太公城东北其东南面
!

百夷管

治的忙乃甸 （即骠甸在忙乃甸西北 ）?小结道 ?骠甸地在麓川路之西

南
!

较大城镇其附近有很多部落以骠甸著称 ?　方国瑜指出一条
从虎距关到江头城?向西通往的孟养（傣语Ｍｎｇ２Ｙａａｎｇ２）明代道路同
样经过骠甸　

在方国瑜研究的基础上德宏州傣学学会将骠甸和《勐卯编年史》提及

的准果国（傣语Ｃｕｎ２Ｋｏ２）等同起来据该学会的研究准果国的首领於
ＣＳ牗Ｃｕｌａｓａｋａｒａｊａ牘４２０年（１０５２）将核心区域从猛密的猛景老 （傣语Ｍｎｇ２

Ｋｅｎｇ２Ｌａａｗ２）迁往准果之後其势力范围环绕猛密猛养猛光 （傣语
Ｍｎｇ２Ｋｎｇ２）等地区　在上述资讯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出骠甸

K

跨伊洛

瓦底江东西两岸
!

证明准果主要族属由傣人和缅人混合体德宏州傣学学

会从《勐卯编年史 》徵引一段文字 ?准果是一个既有傣族又有曼族 （傣

语 ｍａａｎ４意
!

?缅?）的国家 ?　然而这?不是对傣文原文的忠实翻
译原文作 ?在 ＣＳ１７１０年 （１０７２）暨傣龙牗ｐｋ３ｓｉ１牘年十月准果的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３３









白鸟芳郎〈元朝入缅の一考察〉页７４７５
Ｇ．Ｈ．Ｌｕｃｅ牞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ｙａｍｉｎＢｕｒｍ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１７６牞章节附盰２９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页９９９１０００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页９９９另据页１１２７的论述在明代史料中猛
江被称作?麓川江?或?陇川江?

德宏州傣学学会编《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页２０４２０５
德宏州傣学学会编《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页２０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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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Ｃａｗ５Ｎｙｉ４统治着几个傣和缅牗Ｍｎ２牘国家 （ｃｅ４ｎüｍ１ｆａａ６） ?　傣

文文本
*

明４点
#

容首先准果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政权而是包含数量

不明的小政权其中一些以傣人
!

主体另一些以缅人
!

主也可能两者混

合杂处其次未用傣文对缅族的惯称 ｍａａｎ４而用傣文正字法中称呼

?缅?的ｍｎ２无法明确究竟ｍｎ２是独指缅人抑或同时被用来指称其他非

傣族群第三史料未言及国主 Ｃａｗ５Ｎｙｉ４的族属第四此段文字仅描述

１０７２年左右的情形?不能假定相似的情形到１２８０年代仍然适用简言之

现存可用的证据?不足以支持戈登·卢斯关於骠甸／准果在蒙元时代是骠

牗Ｐｙū牘族政权的猜测

骠甸的威慑力可以从一个史实得到证明至元五年 （１２６８）云南王和

爱鲁率军征金齿诸部骠甸聚集过万之
$

顽
"

抵抗对此次阻隔通关要道

的过万蛮军部队云南王?斩首千馀级诸部震服?以收阻吓之效迫使
$

部落投降　管血流成河蒙元尚未能全面收伏骠甸因
!

爱鲁在次年回

到此地徵收租赋时又遇到抵抗以至於他被迫镇压火麻二十四砦等地　至

元七年（１２７０）骠国（骠甸）五部仍然拒
>

投诚直到蒙元军击溃其中两

部剩馀三部的首领阿慝福勒丁和阿慝瓜才进贡马匹与象作
!

投

诚的表示　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蒙元军又一次击败骠甸和天部（步 ）

马　此次突的原因很可能是匿俗处理骠甸土官於１２８５年对缅国盐井官阿

必力相失礼一事的方式引起蒙元的不满

然而１２８６年时骠甸尚未完全顺服蒙元任命骠甸首领
!

土官的确切时

间不详 《元史·地理志 》仅记载 ?缥 （骠 ）甸军民府 ??未给出日

期　 《新元史 》则记载缥 （骠 ）甸散府的设置时间
!

後至元元年

（１３３５）　

３４ 唐　立











Ｓａａ２ｍｎｇ２ｐｕ２ｔüｎ２ｋｈ２ｍｎｇ２ｋｏ２ｃａｍ３ｐｉ３（意
!

《勐卯编年史》）载云南省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 《勐果占璧及勐卯古代诸王史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

社１９８８）页２５１５０１页２８２２８３
《元史》卷１２２〈昔里钤部传附爱鲁传〉页３０１２
《元史》卷１２２〈昔里钤部传附爱鲁传〉页３０１２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４１〈杂著〉〈招捕·大理金齿〉页５３１
?至元二十三年……是岁又征骠甸大部马?参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４１
〈杂著〉〈招捕〉页５２９
《元史》卷６０〈地理三〉页１４８４
柯劭?《新元史》（《仁寿本二十五史 》版台北二十五史编刊馆１９５６）卷
４９〈地理志四〉云?缥甸路军民府後至元元年置缥甸散府?页２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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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麓川路百夷土官的出现

此前的讨论证实远在１２６０年前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已有金齿和百夷

的土酋本节试图矨清蒙元治理之後百夷土官的出现与施政有何种关

地理位置使得金齿和百夷土酋可以免受大理国和蒙元的直接管治其

中有的土酋因其更接近伊洛瓦底江的缅军驻防城市比大理国更受缅国影

响缅人的
"

大军事力量很可能在过去镇绥该区域中的政治裂隙缅人公然

将怒江以西的金齿和百夷土酋视作封臣相关证据可以在阿必阿禾及其他

土酋在１３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归属转变中找到蒙元於１２８３年攻?江头城後

於１２８６１２８７年在太公城设征缅行省以削弱缅方影响力的方式令现实局面

更加混乱格局的巨变意味着伊洛瓦底江上游首领向中国王朝效忠的时代来

临

蒙元对交通主道的控制及其针对缅国的远征均在行政管理层面无意

间
!

金齿和百夷土酋造一个可以扩张势力的基础约翰·德约尔牗Ｊｏｈｎ

Ｄｅｙｅｌｌ牘认
!

分
;

通往雅鲁藏布江谷地印度曼尼普尔和孟加拉的三条陆路

交通瞃至迟从７世纪就开始运作　蒙元在伊洛瓦底江上游设置政区有助於保

持贸易瞃路的持续畅通而且蒙元在木邦蒙光云远（猛养）新设军民

总管府　进一步
!

深入百夷势力范围腹地的交流和调动部队创造有利条

件在该区域百夷土酋已出现於１３世纪苏天爵编《元文类》曰

至大三年二月云南省蒙光路土官 罕 （傣语Ｔａｉ２Ｋｈａｍ２）

上言?有弟三澜在西天界蓝寨守边大德八年三澜来言西天地

僻不知是何达达军马夺数砦而去今年正月三澜复遣火头官兜

来言西天使来又有达达军马杀西天王而立其孙夺其堡寨所

乘马甚高大蹲伏乃可鞯鞍问此疆之外其主者谁西天王对

白衣所居归属大元
%

民出赋久矣 ?遂出大箭三金段一使致信

於白衣曰 ?我得之地我
%

主在尔之地尔自主之无相侵

夺?今来使以其箭与金段授三澜毋［母］揽陶 有此边警不敢不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３５





ＪｏｈｎＤｅｙｅｌｌ牞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牶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Ｓｉｌｖ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Ｂｅｎｇａｌ牞ｉｎ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ｌｄｓ牞ｅｄｓ．Ｊ．Ｆ．Ｒｉｃｈａｒｄ牗Ｄｕｒｈａｍ牶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８３牘牞２２０．
《元史》卷６１〈地理四〉页１４６３１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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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事闻朝廷命云南省体探提备施行　

到１３世纪晚期百夷土酋显然控制着伊洛瓦底江上游以西至今印缅边界

的地区早在勐卯百夷新兴之前蒙光的百夷土酋位於太公城附近也就是

相传建都王国所控制的曼尼普尔以西势力范围的政治核心所在驻守在边界

上的百夷首领三澜的名字可能是傣文词Ｓａａｍ１ｌａａｎ１的转写意
!

?第三

个侄子?或?孙子?管三澜可能不像 《元文类 》中所言是 罕牗Ｔａｉ２

Ｋｈａｍ２牘的有血缘关的兄弟但此词本身证明 罕曾派一位可信的亲戚

去管治於印度贸易而言非常重要的地点通过征服蒙光蒙元成功将其势力

范围扩展到今缅甸与印度边界附近

１４世纪上半叶麓川路中的百夷势力骤然登上史料麓川路
!

勐卯思氏

王朝的前身而百夷势力在此的新兴就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军事力量平衡被

破坏蒙元和缅国之间发生突的大环境中形成１４世纪麓川路的中心应该

位於瑞丽或陇川盆地由於缺乏对其现今下属大布茫衐中弹吉衐尾福
?

培等地的史料因此无法确认其在１２７６年时的确切位置关於麓川路的出

现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大理和永昌的治所均离麓川颇远距离赋予麓川

以自我巩固的空间尤其是在缅方势力的削弱以後第二学界一般有共

识认
!

许多百夷（傣族）政权均由多族群社会合?而来尤其在土著高棉

族群统辖地区百夷战士在一段时间後征服高棉等族群?将其重新整合建立

由百夷管治的新式政权　滇西和缅北蒲蛮属於高棉语族另有如骠河泥

等族群所以相对较大的白夷人口证明有的地区早在１２７６年就已向百夷族群

整合管１４世纪以後的麓川路勐卯思氏王朝展示白百夷族群
6

也许经过

同样的族群整合过程而出现

七麓川路百夷土官的领土扩张

有关麓川路百夷土官如何出现不得而知麓川路百夷土官即
!

史称勐

卯王朝的首领而勐卯王朝是由傣族组成的政权已成学术界的共识所有

版本的《勐卯编年史 》均一致认
!

勐卯王朝由一位称思汉法 （傣语Ｓ１

３６ 唐　立


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４１〈杂著〉〈招捕·大理金齿〉页５３８
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牞ＦｒｏｍＬａｗａｔｏＭｏｎ牞ｆｒｏｍＳａａｔｏＴｈａｉ牶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ｓ牗Ｃａｎｂｅｒｒａ牶ＡＮＵ牞１９９０牘牞２９９１．

Ｃ
Ｍ
Ｙ
Ｋ



Ｋｈａａｎ３Ｆａａ６年代不详）的百夷建立但不同史料关於思汉法的出生父母
和其他关键资讯均莫衷一是思汉法出生时名

!

Ｃａｗ５Ｙｉ４（意
!

领主的第二

个儿子）或 Ｋｈｕｎ１Ｙｉ４Ｋｈａａｎｇ１Ｋｈａｍ２加冕之後才有子孙後裔所熟悉的 Ｓ１

Ｋｈａａｎ３Ｆａａ６此名号（意
!

虎爪领主 ）有两部《勐卯编年史》认
!

该名号来

源於他背上的老虎爪痕而抓伤他的老虎奇?般地
(

有进一步伤害他　各种
编年史的传记极

!

简略均充斥着偶像化元素
"

调其勇气仁慈以及正直

思汉法出现在《元史》有关１３４０年代的记
)

中 《元史 》用直接音译的

方式称其
!

?死可伐?或?思可法?後者成
!

早期明代史料的常用写法

蒙元曾
!

惩治思汉法在１３４０年代四次下令远征第一次是在至正二年十二
月丙辰（１３４２年１月１５日 ）第二次在至正六年六月丁巳 （１３４６年６月２９
日）是次远征中?死可伐?投降於至正六年七月丁亥（１３４６年７月２９日）
奉领诏令但很快就因未能服从导致蒙元於至正七年（１３４７）派出第三次远
征军第四次发生在至正八年（１３４８）　据此可以肯定?思可法?是一
位好战的百夷首领

管?无汉文史料可以证明《勐卯编年史》的
#

容或矨清彼此突的登

位日期如果假设将思汉法视
!

在１３３５年左右成
!

最高首领或许整个事件

年表就会显得连贯很多　到此时
!

止许多各自拥有势力的首领可能已

同时存在於瑞丽平原和陇川平原上

在思汉法成
!

主要首领之前瑞丽平原属於麓川路管辖《元史》未记

载思汉法被任命
!

土官仅提到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二月乙酉 ?云南麓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３７







Ｐüｎ２ｐｔ１ｓüｎｇ３ｃｅ４ｍｋ３ｋｈａａｗ１ｍａａｗ２ｌｏｎｇ１ｍｎｇ２ｋｏ２ｃａｍ３ｐｉ３收入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 《勐果占璧及勐卯古代诸王史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页１７２２５０２３１根据 Ｂüｎ２Ｍｎｇ２Ｓｎ５Ｗｉ１（木邦编年史 ）（Ｔａｕｎｇｙｉ牶Ｗｏｎｇ
ＷａｎＰｒｅｓｓ牞无出版年份）页２１其部落图腾牗ｐｈｉ１ｈｕｋ５ｋｈａ１ｃｏ２ｐａü６ｍａａｎ５ｐａü６ｍｎｇ２牘变
身成

!

一老虎扑在思汉法背上但未能咬他思汉法还在一块岩石下发现一方官印

（ｃｕｍ５）及部落图腾留下的指引思汉法不受老虎伤害以及得到官印这两件事都预
示他即将加冕成

!

勐卯的首领

参见《元史》卷４０ 〈本纪 〉 〈顺帝三 〉页８６５ 《元史 》卷４１ 〈顺帝
四〉页８７５《元史 》卷１８６ 〈列传 〉 〈归眑 〉页４２７０４２７１以及钱古训
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页５２?至正戊
子麓川土官思可发数侵扰各路元帅搭失把都讨之不克?

各《编年史》在思汉法问鼎王座的具体时间上存在分歧最可信的大概是 Ｓａａ２ｍｎｇ２

ｐｕ２ｔüｎ２ｋｈ２ｍｎｇ２ｋｏ２ｃａｍ３ｐｉ３页２９６２９７的版本
*

他即位加冕成
!

?迷雾笼罩的嘿猛

的最高统治者?是在乙酉牗ｋａｔ１ｈａｗ６牘年六月的满月日（第１５天）根据德宏州傣学学
会编《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页１７７１９３这个傣年份相当於西元１３３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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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等土官来贡方物?　至顺元年（１３３０）九月?癸巳置麓川路军民总

管府?　不过由於《元史》到至顺二年五月庚寅（１３３１年６月２１日）才提

及任命之事获任第一任麓川土官很可能就在此时　第一个指认思可法
!

麓川土官的史料来自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成书的《百夷传》　因此不能

排除蒙元确实曾授予其官称而?未被《元史》记
)

的可能性假如麓川土

官的确创立於１３３０１３３１年则初任土官与１３２７１３３１年之间蒙庆宣慰司／八百

等处宣慰司以及顺宁等地蒲蛮土官的建立同时期蒙元是否曾於此时在百

夷地区中更广泛地任命土官

在关於思可法和１３５５年左右设置麓川平缅宣慰司的关问题上也存在

着类似的不确定性据《元史》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八月戊寅?云南死可

伐等降令其子莽三　以方物来贡乃立平缅宣抚司?　《元史 》未在思

可法的名字前加上任何官职首码甚至在至正六年（１３４６）六月丁巳称其
!

?云南贼死可伐?　如果蒙元的确曾授予其官职则必然会加
"

思可法的

威望?有助於其升
!

麓川中最高首领

在１３３５至１３４０年间思可法掌控着充足的军事资源思氏王朝可以在云

南边境从事领土扩张汉文史料记
)

其对４处的?领摩沙勒 （新平县莫

洒）威远（今景谷县永平镇傣语称Ｍｎｇ２Ｋａａ５和 Ｍｎｇ２Ｗ２［同县威

远镇］）　远州（镇沅县 ）以及景东 （傣语 Ｋｅｎｇ２Ｔｕｎｇ１）顾祖禹

３８ 唐　立













《元史》卷３４〈本纪〉〈文宗三〉页７５０
《元史》卷３４〈本纪〉〈文宗三〉页７６６
《元史》卷３５〈本纪〉〈文宗四〉页７８５ ?（至顺二年五月 ）庚寅立云南
省芦传路军民总管府以土官

!

之制授者各给金符?按《元史》校勘记认
!

?芦

传?
!

?麓川?之误参见页７９６校勘记８
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 》页５２ ?至正戊子 麓川土官思可发法数
侵扰各路元帅搭失把都讨之不克?

莽三是傣文词ｍａａｎｇ２ｓａａ２的汉语音译意
!

?王子 ?或 ?法定继承人 ?属於傣文

中常用的缅语外来语

《元史》卷４４〈本纪〉〈顺帝七〉页９２６
《元史》卷４３〈本纪〉〈顺帝六〉页８７５
ＤａｖｉｄＷｈａｒｔｏｎ牞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牞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Ｎｕｅａａｎ
ａｐｏｃｒｙｐｈａｌｊāｔａｋａｔｅｘｔｉｎＭｕｅａｎｇＳｉｎｇ牞Ｌａｏｓ牗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牞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ａｕ牞２０１７牘牞
２５．据老挝傣族研究学者 ＤａｖｉｄＷｈａｒｔｏｎ景谷被分

!

两个 ?猛 ?Ｍｎｇ２Ｋａａ５（Ｋａａ５意

!

祈福战舞）和 Ｍｎｇ２Ｗ２（ｗ２意
!

井／牲畜）Ｗｈａｒｔｏｎ认
!

ｗ２其实是 ｍ３（意
!

矿

场或?石场）之讹误指景谷的盐井以上来自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笔者和 Ｗｈａｒｔｏｎ的私下
电邮的

#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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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三·摩沙勒江?条曰

元至元中平缅［猛卯思氏王朝 ］叛结寨於马龙他郎甸之摩沙

勒又明初洪武二十一年土酋思伦发 ［傣语Ｓ１Ｈｏｍ３Ｆａａ５］入

寇亦结寨於摩沙勒　

又《明太祖实
)

》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六月己亥条曰

遣使斋敕谕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

副将军西平侯沐英曰 ?近询知死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

时皆设官治之其地後
%

蛮人所专已四十年继人侵楚雄之西南

远威远二府梁王力不能制终
%

蛮夷所有?　

如果文中的?蛮夷?指百夷则思汉法一定在?四十年?前的至正三年

（１３４３）左右?领威远和远此外如果接受 《读史方舆纪要 》给出的

１３３５１３４０年的时间段可以判断思汉法一定在１３４３年前?据着此三处因
!

其部队必须经过威远和远才能抵达位於红河西岸的摩沙勒　思汉法势力

范围的最东端就在此

思汉法的领地向北延伸至景东他在１３３５１３４０年向东扩展时兼?景东

此事距蒙元１３３１年景东设府仅有短短几年时间而已思汉法的後人一直控制

景东直到俄陶於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降明明朝
!L

励俄陶於洪武十七

年（１３８４）授土知府官衔次年
!

惩罚俄陶的不忠当时的勐卯王朝统治

者思伦发攻打景东俄陶被迫逃往大理附近的弥渡县白崖川（今红岩）　

两个版本的《百夷传 》均清楚地记
)

思汉法管理着领民 《百夷传校

注》祁本李著曰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３９





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光绪二十五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卷１１５页１０ａ
《明太祖实

)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卷１５５洪武十六年六
月己亥页２４１４２４１５
红河的上游河段亦称作元江

参见《土官底簿》（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页
８１ａ《明太祖实

)

》卷１７６洪武十八年十一月癸丑页２６７３德宏州傣学学会编
《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页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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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汉法］遂乘胜吞?诸路而有之乃罢土官以各甸赏有功

者然惧再举伐之於是遣其子满散入朝以输情款寝而不问

虽纳职贡奉正朔而服食器用之类皆?制度元不能制百夷

之
'

始於此　

吞?蒙元边境政区之後思汉法取消蒙元发给土酋的土官称号对於臣

服的土官思汉法归还领地?
(

收不臣服的土官领地作
!

?甸?分配给有

英勇战功的下属从１３４０年代开始思汉法将百夷官安置在新征地
#

?徵

收劳役赋
@

据《百夷传校注》祁本钱著曰?官无仓庾民无
@

粮每年

秋季其主遣亲信部属往各甸计房屋征金银谓之取差发房屋一间大

者征银一两三两小者一两而止 ?　与百夷劫掠缅中不同思汉法的目

的在於领地扩张而不是单纯的资源劫掠在此思汉法或许曾试图仿效蒙

元的统控模式

管思汉法通过接受朝贡关的方式归附然而在实际行
!

上他
6

嘲讽

着蒙元的权威入侵?据管治原属大理国的部份边境政区真正的效忠

关需要对朝廷指定规矩的遵守因此思汉法宣称效忠但实质自行其是的做

法在蒙元看来完全无法接受对此
D

假投诚两个版本的《百夷传校注》均

有批判?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於王者 ?　此种特殊因素

的组合欺骗狡猾以及在１３４０年代後否认蒙元在边境的治权使得思汉法

得以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东至红河

结　　论

本文考证行省统控边境政区模式的演变?且论证模式的变迁如何改变

金齿百夷蒲蛮等土酋既有势力的格局及新兴百夷土官出现的终结统

控模式的演变对於云南边境和接壤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有深刻的影响首先可

以指出蒙元从１２６０年开始逐步巩固原大理国边境地区尤其是１２８６／１２８７年

设置征缅行中书省於太公城驱逐缅国势力以及之前摧
+

建都和?金齿一

４０ 唐　立






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页５５另同书页５２５５所载李思聪的版本与
此字句稍?但大意相同

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页７９
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页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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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处?此一连串的军事活动迫使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土酋的重新整合

行省?取直接军事?领的模式对金齿百夷首酋主要施行军政要求段氏

及边境归附土酋充当导以及与缅国交往的中介大德七年（１３０３）罢征缅

行中书省之後随着蒙元军直接?领瞃从伊洛瓦底江上游收缩至腾一瞃

情癋发生变化驻军的撤退包括段氏在
#

的云南土酋才逐渐成
!

行省统控

边境政区的主要力量诚如文中所述 １３２７１３３１年之间行省广泛任命百夷

和蒲蛮土酋
!

土官可能是《教谕康公墓?》反映的史实行省不能驻大军

於边境则必须依赖土官管治但土官本来缺乏施政能力从１４世纪初行

省有必要将像康氏子弟等
#

地和本地的贤能之才提供给土官佐理政务

无论在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或者湄公河流域至１２７０年代百夷土酋的活

动已突出百夷土酋延伸到东南亚和印度边界贸易路瞃上甚至曾可能到达

雅鲁藏布江流域或印度曼尼普尔过去历史学家往往忽视该区域各族群土

酋的势力本文显示边境百夷土官无论大小均在蒙元时起到连接云贵

高原和东南亚大陆的作用

云南行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段氏总管的权力和影响才得以维持对故大

理国势力范围的掌控大理国边境包含东南亚北部广泛区域南面连接缅国

蒲甘王朝和柬埔寨
'

哥王朝北面则连接汉藏地区因此可以将大理国视
!

该区域的重要交通隘口段氏权势的重振确保此种格局的延续而明朝废黜

段氏的做法则逐渐腐蚀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土酋之间的传统纽带从而迎来中

原王朝单纯依靠土官系统实行间接管理的新时代明朝对百夷土官的管控缺

乏当年段氏在蒙元前期所给予的当地中介辅助缅国又於１６世纪中期征服老

挝泰国北部以及全缅北进一步疏远伊洛瓦底江上游和湄公河上游百夷土

官与云南的关

蒙元在百夷新兴的过程中
0

生多大的影响维克多·利伯曼牗Ｖｉｃｔｏｒ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牘史家将武术技能（百夷?雇佣军 ?）优秀的农业技术 （传播有

生
0

力的新水稻品种和水利管理技术）和气候变化归
!

湄公河上中游百夷势

力扩张和孟高棉王族衰落的动因　与此相反伊洛瓦底江上游的百夷对缅

国的影响?不持久与湄公河流域百夷势力对孟高棉的影响不同首先百

夷的侵袭未以系统性的殖民告终因
!

百夷移民在缅族地区
!

缅族文化吸收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４１

 参见Ｖｉｃｔｏｒ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ＢｒｅｎｄａｎＢｕｃｋｌｅｙ牞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ｉｒｃａ．
９５０１８２０牶ＮｅｗＦｉｎｄｉｎｇｓ牞Ｍｏｄ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６牶５牗２０１２牘牶１０７５１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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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通常经过一两代的繁衍就成
!

了 ?缅族 ?　其次百夷土酋之间的

政治分化阻碍他们对阿瓦王国展开联合战
=

　第三百夷土酋仿效缅甸佛

教文化他们?从未真正威胁到缅族文化的霸权地位 ?　土官的任命将
"

有力的土酋变成蒙元的奉贡封臣对部份土酋而言只不过意味着将效忠从

大理国改
!

蒙元新主对土酋而言则意味必须从缅国改投蒙元在通关要

道沿瞃战略要点设置的土官有助於确保和东南亚及印度洋之间的贸易与交

流泰国兰纳地区八百等处宣慰司的情癋?不能支援维克多·利伯曼有关

蒙元在湄公河上游流域通过向百夷土官提供?新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模式?的

方法?鼓励傣族附庸国的创设?的假
*

　接受土官任命是一种象徵未必

真正接受蒙元的领主地位也从来不能保证土官盲目的效忠正如东南亚傣

泰民族历史文化学家沃尔克·葛拉伯斯基牗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ｙ牘所提出管

兰纳的孟莱王朝从１３１２年就开始向蒙元进贡但蒙元直到１３２７年才在兰纳境

#

设置宣慰司　在云南边境距离地形和气候的种种限制使土官得以保

有一定的自治权如果从主客关分析权力结构的话蒙元应
!

?主?兰

纳的孟莱王朝和勐卯的思氏王朝则应
!

不情愿的?客?永远将自己利益放

４２ 唐　立










参见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牗２００３牘牞１２５．
有关百夷对蒲甘王国和阿瓦王国的劫掠参见 ＳｕｎＬａｉｃｈｅｎ牞Ｍ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Ｏｖ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牞１３６８１６４４牞牗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牞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牞２０００牘牞３４
４４牞２２４４２牷ＪｏｎＦｅｒｎｑｕｅｓｔ牞Ｍｉｎｇｙｉｎｙｏ牞ｔｈｅＳｈ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ｖａ牗１５２４２７牘牞ａｎｄ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ｏ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ｒｙＷａｒｆａｒｅｉｎＴｏｕｎｇｏｏＢｕｒｍａ牶１４８６１５３９牞ＳＯＡ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Ｂｕｒ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牶２牞牗２００５牘牶２８４３９５牷以及ＪｏｎＦｅｒｎｑｕｅｓｔ牞ＣｒｕｃｉｂｌｅｏｆＷａｒ牶Ｂｕｒ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Ｔａｉ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Ｚｏｎｅ牗１３８２１４５４牘牞ＳＯＡ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Ｂｕｒ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牶２牞牗２００６牘牶２７
８１
参见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牗２００３牘牞１２５．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ｕｎｇＴｈｗｉｎＡｕｎｇＴｈｗｉｎ牞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ｙｔｈ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Ｂｕｒｍａ牶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牞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ｏｕｒｃｅｓ牞ａｎｄ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牗Ａｔｈｅｎｓ牶
Ｏｈｉ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牞１９９８牘同样低估百夷的影响笔者在过往的
研究中援引缅甸北部及滇西南百夷借用缅甸文字的例子以论证在缅国蒲甘王朝衰落

阿瓦王朝崛起後的１３世纪中缅族文化对百夷首领与贵族阶层的影响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ａｎｉｅｌｓ．Ｓｃｒｉｐ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ｕｄｄｈｉｓｍ牶Ｂｕｒｍｅｓ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ａｙ牗Ｓｈａｎ牘ＳｃｒｉｐｔｏｆＭｎｇ２

Ｍａａｗ２ａｓｓｅｅｎ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ｒｏｌｌ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１４０７牞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９牶
２牗２０１２牘牶１４７１７６
Ｖｉｃｔｏｒ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牞Ｓｔｒａｎｇ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牶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牞８００～１８３０牞Ｖｏｌ．１牞
２４１．
Ｖｏｌｋｅｒ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ｙ牞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ａｉＰｏ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Ｎａ牗ＢａｂａｉＤａｄｉａｎ牘ｉｎｔｈｅ１４ｔｈａｎｄ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牶ＴｈｅＭ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牞ｉｎ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ａｎｄＳｕｎＬａｉｃｈｅｎｅ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牶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Ｆａｃｔｏｒ牞牗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牶ＮＵＳＰｒｅｓｓ牞２０１０牘牞２０３２０４．

Ｃ
Ｍ
Ｙ
Ｋ



在首位康子孙的例子证明蒙元确实会往湄公河上游流域和云南西南政

区派遣高低品级官员管无法排除百夷土官仿效蒙元各种制度的可能性

但证据?不足以支援蒙元向百夷土官提供新军事和行政管理模式或蓝图以

协助其加
"

势力的
*

法蒙元派出官员的职责限於文书工作且皆不涉及指

导百夷土官或直接管理当地社群蒙元?未设法鼓励百夷土官去
"

化巩固

原有势力蒙元的主要目的是如何统控土官

蒙元征滇对现有局势造成的破坏在１２６０年後
!

百夷的盠现创造有利环

境证据显示在约１２６０年前伊洛瓦底江上游广泛分?着百夷土酋而其

於１２６０年後开始向西朝着与印度边界扩张之後约在１３３０１３４０年出现勐卯思

氏王朝如此大的势力蒙元在约１２８６／１２８７年攻下太公城设置征缅行中书省之

後从伊洛瓦底江上游驱逐缅国势力以及１３０３年撤军後在当地影响力的缩

小一连串的变化均令金齿和百夷土官得以重组?扩充现有的政治组织伊

洛瓦底江上游流域的百夷土酋也可以更自由地操作彼此开战甚至在外界

干扰较少的时候建立新的体制显然早在１２６０年前就已有不同族群在此运

作微小政权而且正如权力
M

扎闹剧中的演员一般一些适应政治?戏规则

的土酋顺利平稳地将效忠对象从大理国转
!

蒙元新主拒不服从的土酋则被

消灭百夷土酋从政治混乱中
N

颖而出?未轻易地同意接受紧密的监管

要记住是缅中和泰国北部百夷势力在军事上的英勇击退蒙元军迫使其从

太公城撤军百夷的盠现对云南边境政区有一定的侵蚀性影响这一点从勐

卯思氏王朝在云南澜沧江东岸开展的侵略行
!

中可见一斑蒙元被一位新兴

百夷土官夺去原本从大理国继承来的政区有关?主?和?附庸国?的看法

有一定的误导性削弱百夷土官自主探索政权建设道路的核心地位忽略百

夷土官的能动行
!

在１３１４世纪百夷首领通过获得新物质文化———尤其

是外界的技术和科技———的方式野心勃勃地巩固着政权百夷利用新的土地

和水资源管理技术通过征战俘获工匠?出於行政管理目的而?取一套书

写系统　在１４世纪晚期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使用的傣文书写系统衍生自缅

文　可能是早在１３世纪百夷土酋效忠缅国时效法而来出
$

的科技和物质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４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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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吸引着其他族群加入其政权从而快速增加百夷人口和仁慈的?主?

相比更主要的是百夷自
"

的愿望推动其充分利用蒙元所创造出来的新政治

环境

（责任编辑冯慧鑫实习编辑马莉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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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１３２７１３４７年蒙庆宣慰司和八百等处宣慰司土官任命情癋

时间 土官官衔
土官

泰语名城
土官人名 辅佐官员 史料

泰定四年闰九月甲

午（１３２７年１１月１３

日）?八百媳妇蛮

请官守?

蒙庆宣慰司

都元帅
清盛

以同知乌撒宣慰

司事你出公土

官招南通?
!

宣

慰司都元帅

招谕人米德

!

同知宣慰

司事副元帅

《元史 》卷

３０页６８２

木安府知府 清孔
招南通之子招三

斤
未提及

《元史 》卷

３０页６８２

孟杰府知府
Ｍüａｎｇ

ＣａｅＳａｋ
招南通之侄混盆 未提及

《元史 》卷

３０页６８２

至顺二年五月己丑

（１３３１年 ６月 ２０

日）

置八百等处

宣慰司都元

帅府

兰纳国

以土官昭练牗Ｃａｏ

Ｓａｅｎ犤Ｐｈｕ犦牘
!

宣慰使都元帅

未提及
《元史 》卷

３５页７８５

孟秚路军民

总管府
清迈 未提及 未提及

《元史 》卷

３５页７８５

者瞃军民府 清盛 未提及 未提及
《元史 》卷

３５页７８５

蒙庆甸军民

府
清盛 未提及 未提及

《元史 》卷

３５页７８５

至正六年十二月甲

午 （１３４７年２月１

日）

复立八百宣

慰司
清盛

以 土 官 韩 部

牗Ｐｈａｙｕ牞Ｒ牞１３３７

１３５５牘袭其父爵

未提及
《元史 》卷

４１页８７６

　　资料来源《元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卷３０〈本纪〉〈泰定帝二〉卷

３５〈本纪〉〈文宗四〉卷４１〈本纪〉〈顺帝四〉

附表２永昌与太公城之间的政区和首领（１２６０１３０３）

序号 政区名 土酋族属 投诚时间 任命时间 位置与势力范围

① 柔远路 人蛮
中统元年阿八

思到访元廷
至元十三年

位於永昌之南势力范围

包括潞江普坪睑申睑

蛮寨乌摩坪

② 茫施路 茫施蛮 中统元年 至元十三年

位於柔远路之南泸江之

西势力范围包括怒谋

大枯衐小枯衐

元朝对云南金齿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区的设治新证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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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政区名 土酋族属 投诚时间 任命时间 位置与势力范围

③ 镇康路 黑人蛮 中统元年 至元十三年

位於柔远路之南兰江

（澜沧江）之西势力范

围主要在石衐

④ 镇西路 白夷蛮 中统元年 至元十三年

位於柔远路正西邻近麓

川东势力范围包括於赖

衐渠澜衐

⑤ 平缅路 白夷 中统元年 至元十三年

北邻柔远路势力范围包

括骠衐罗必四庄小沙

摩弄骠衐头

⑥ 麓川路 白夷 中统元年 至元十三年

位於茫施路西１势力范

围包括大布茫衐头附

赛衐中弹吉衐尾福
?

培

⑦ 南衐 百夷峨昌 元代早期 至元十五年
位於镇西路西北势力范

围包括阿赛衐午
O

衐

⑧ 骠甸 骠（Ｐｙū）２

⑨
天部马／

天
P

马
白夷３

⑩
忙乃甸

（亦写孟乃甸）

白衣头目 塞

（Ｔａｉ２Ｓ１）

瑏瑡
（千）［干］

额

金齿千［干］

额总管阿禾
干涯（今盈江）４

　　资料来源①⑦《元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卷６１〈地理志四〉页１４８３

⑧瑏瑡《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卷２１０ 〈外夷传三 〉页

４６５６４６５９

表格
*

明

⑨《元史·外夷传》页４６５６作?天P

马?《征缅
)

》作?天部马?

１原作?东?但据Ｇ．Ｈ．Ｌｕｃｅ牞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ｙａｍｉｎＢｕｒｍ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１７９．章节附盰第

４１可能
!

?西?之讹误

２据Ｇ．Ｈ．Ｌｕｃｅ牞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ｙａｍｉｎＢｕｒｍ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１２８章节附盰页２９

３据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牞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２５

４据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牞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ｉａｎ牗Ｂｕｒｍａ牘牞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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